VIII. 問答類編

VIII. 問答類編

1 克服障礙

問1：感謝昨天發的「安般念簡介」。我很認真地去了解它並且感受它，所以今天進步很快，更加專注，更加有正念，更加有信心。但是前幾天靜坐時一剎那間忘記自己身體的存在，只專注到息經過接觸點，被此不曾有過的感受嚇了一跳。助理老師告知這是好的，不要怕。今天再有兩次，比上次更長幾分鐘，心裡非常寧靜，眼前只有太陽般的金色光芒，只專注覺知息經過接觸點。旁邊師兄一個很大聲的咳嗽，我卻嚇得跳起來，好像靜坐時打香板，被打的人沒感覺，旁邊的人卻嚇得跳起來。當自己專注在覺知息時，為什麼會被大一點的音聲嚇到？連走路時專注於覺知息也會被轉彎的師兄嚇一跳。我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但今天為什麼被嚇好幾次？我該怎麼做？
答1：單純只覺知息而忘記身體的存在是很好的禪修經驗；很重要的是要繼續如此修行。當禪修者的定力開始進步時，自然會對噪音敏感，因為聲音對禪定而言猶如尖刺一般。你應當儘可能不去理會聲音及其他一切對象，一心只專注於氣息。當你的定力深且強時，就不會再受到這些境界干擾。
容易被聲音或影像驚嚇是由於對它們不如理作意的緣故。你不自覺地作意它們為某種可怕之境，因此驚嚇等不善法就會生起。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與你過去的生活經驗有關，並非每位禪修者都有如此的經歷。你應該做的就是經常保持如理作意：就現在而言，就是只注意自己禪修的目標──氣息。
問2：我是初學，以前很少有機會靜坐。怎樣的姿勢能令我越坐越久，而不是幾天下來就越坐越想爬起來，因為酸、痛、麻而起心動念想離開座位？
答2：在密集禪修剛開始的階段，幾乎每個人都難免有酸、痛、麻的問題。如果能有耐心，堅忍不拔地繼續修行，漸漸就會適應，種種不舒服感受會消失，而且能坐得愈來愈久。
適當的坐姿因人而異：對於身材高瘦的人，結雙跏趺坐通常是很容易的；對於身材矮胖的人，單盤坐或兩腳並排平放而坐通常比較適當。你必須自己嘗試及抉擇哪一種坐姿最舒適、耐久。
有一項重要的須知是應當保持身體骨架平衡，不要經常歪向某一側。例如，這次靜坐右腳在前、左腳在後；下次靜坐則兩腳的位置對調，如此調整坐姿以保持左右平衡。
問3：實在受不了時，我可否起來走走？但是如果我離開了，靜坐時間會進步嗎？
答3：坐得受不了時，可以起來站著，繼續專注於氣息。靜坐的時間不適宜用來行禪。靜坐時間是否會延長決定於你精勤與毅力的程度：如果有規律地時常靜坐，通常就能愈坐愈久。
問4：請問如何解脫病苦？如何對治病痛？請禪師慈悲開示。
答4：在佛陀的時代，有一天羅塔比丘（Radha Bhikkhu）問佛陀說：「世尊，什麼是病？」佛陀回答說：「五蘊就是病。」因此，只要還有五蘊存在，就必定還有病苦。例如，四大當中任何一大過度強盛時，就有病痛產生。四大不調可以由於業力、心理、時節或食物所造成。在這四種原因當中，我們只能設法改善心理、時節與食物，無法改變業力。由於五蘊就是病，因此解脫五蘊就解脫了病苦。如果想要解脫五蘊，就必須精勤修行直到證悟涅槃。涅槃裡沒有五蘊，沒有病，沒有苦。
對治病痛的方法是取用適當的食物與藥物，居住於氣候溫和的安靜處所。很重要的是要培育增上心（adhicitta），即止禪心、觀禪心、道心與果心。這些是強而有力的心，有助於減輕病痛，乃至去除病痛。舉例而言，我們的佛陀在般涅槃之前十個月時得到非常劇烈的背痛。他修行七色觀法與七非色觀法這兩類觀禪，然後進入阿羅漢果定。由於他的觀禪強而有力，所以他的阿羅漢果定也是強而有力。從阿羅漢果定出定之後，他發願說：「從今日起到般涅槃日為止，願此病不再發作。」他每天都必須如此修行與發願，來防止該病痛生起。因此，若要對治病痛，你應當效法佛陀，培育與禪定、觀智、聖道智、聖果智相應的增上心。
問5：為什麼吃得飽飽、睡得飽飽，上殿一樣昏沉得很厲害，晚上一樣肚子餓？
答5：昏沉睏倦可以由身體的因素或心理的因素所造成。就身體的因素而言，四大不平衡會造成昏沉：當地大或水大過度強盛時，你會感到昏昏欲睡，因為這兩大都有沉重的本質。相反地，當火大或風大過度強盛時，你會失眠、睡不著。我們身體的四大一直在變化當中，不能期待它們永遠處在平衡與和諧的狀態，尤其當我們換到一個新環境或新的生活型態時。然而，這種不調現象通常是暫時的，身體會自己調整過來。為了避免在靜坐時睡著，用餐後你可以小睡片刻。
就心理的因素而言，當你的心活力不充沛時，就容易受到昏沉睡眠煩惱的侵襲而感到睏倦。對治這種昏沉睡眠的方法是激發修行的精進心與濃厚興趣。你可以思惟生、老、病、死之苦，四惡道之苦，過去世與未來世輪迴之苦及現在世尋求食物之苦，如此能激起應當及時修行的警惕心（sa§vega悚懼）。然後可以思惟修行佛法所帶來的大利益，如獲得當下的安樂住處、未來的投生善趣與究竟解脫一切痛苦。如此思惟能激起修行的精進心與濃厚興趣。當你的定力愈來愈深時，漸漸就能克服昏沉睡眠煩惱。
也可以運用對治昏沉的七種方法：當你專注於某一種業處（如安般念）時，若昏沉睡眠的現象發生，你可以暫時停止專注那種業處，而改專注其他種業處，如佛隨念、慈心觀等。若如此做了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思惟曾經牢記的教法（pariyatti-dhamma）。若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完整地背誦曾經牢記的教法。若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用力拉扯耳朵，並按摩四肢。若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去洗臉、朝不同的方向遠眺、以及仰望星空。若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作光明想（àlokasa¤¤à）。若仍不能去除昏沉，你應來回地行禪以便去除昏沉。漸漸地，你的定力會愈來愈深，也就能克服昏沉。
飢餓是由於身體內消化之火強盛的緣故。另一種可能性是你還不習慣於不吃晚餐的生活。漸漸習慣這種生活之後，你就會覺得不吃晚餐也沒什麼大礙。

問6：為何有些禪修者修到阿達…阿達…（俗語；意即異常、呆滯）？我們如何防止及它的初步徵狀是什麼？這種人應該停止禪修嗎？
答6：可能由於過去世業力的緣故，所以他們變得呆滯、遲鈍，特別是當他們的結生心（pañisanti-citta）與有分心（bhavaïga-citta）剎那中沒有智慧心所時，或雖然有智慧心所但是力量很薄弱時。他們應當依照正確的方法，儘可能地繼續修行止禪與觀禪。雖然他們可能無法在今生證得禪那與道果，但是他們今生的精進修行將使他們能夠在未來生修行成功，證得聖果。
另一種可能性是他們並沒有正確地依照佛陀所教導的方法來修行。因為不了解應當時時保持正念於禪修的目標，所以他們可能會任由自己的心四處飄蕩。由於不守護自己的心，有時就會產生問題。避免發生問題的方法就是要依照正確的方法修行；若能有良師指導則又更好。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是他們並不是真的精神異常；但是由於他們一心一意精勤地在修行，不了解禪修的人從他們遲鈍的外表下判斷，就誤以為他們精神不正常。能夠放下一切憂慮、一心專精禪修是值得鼓勵的事情。即使佛陀本人也是讚歎保持聖默然，禁止比丘談論無用的閒言閒語。誤解這種禪修者的那些人應當研究禪修的道理，並且親身實際地修行，不應該單看外表就遽下結論。
問7：如何突破障礙？
答7：一般而言，障礙可歸納為五種，即所謂的「五蓋」（pa¤canivàraõa）。五蓋就是欲貪、瞋恨、昏沉與睡眠、掉舉與追悔、懷疑。由於它們阻礙禪修的進步，所以稱它們為蓋。如果能克服五蓋，禪修者就能穩定地進步，乃至成功。克服五蓋對禪修者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想多加解釋。
五蓋的遠因是在長久的生死輪迴中累積的無數煩惱。這些煩惱以潛伏的形態含藏於眾生的名色相續流當中。五蓋的近因是不如理作意（ayonisomanasikàra）。因此，克服五蓋的徹底方法就是完全地滅除一切煩惱，包括潛伏性的煩惱在內。克服五蓋的暫時性方法就是運用如理作意（yonisomanasikàra）。在此，不如理作意是指不適當的、方向錯誤的注意；或者是指視無常為常、視苦為樂、視無我為我、視不淨為淨的作意。如理作意則正好相反，乃是適當的、方向正確的注意；或者是視無常為無常、視苦為苦、視無我為無我、視不淨為不淨的作意。
關於欲貪蓋，佛陀在《增支部．一法集》（Aïguttara Nikàya, Eka-Nipàta）裡如此說：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淨相（美麗之相）那樣有能力導致未生起的欲貪生起，或增長已生起的欲貪。
對於不如理作意淨相之人，若欲貪還未生起即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增強與增長。」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不淨相（厭惡之相）那樣有能力阻止未生起的欲貪生起，或斷除已生起的欲貪。
對於如理作意不淨相之人，若欲貪還未生起即不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被斷除。」
因此，想要克服欲貪蓋的人不應繼續將人、事、物看成是美麗的，而要思惟它們為不淨。不淨觀可以大略地分為兩種，即有生命體的不淨觀（savi¤¤àõaka asubha）及無生命體的不淨觀（avi¤¤àõaka asubha）。有生命體的不淨觀是指觀察身體的三十二個部分，即頭髮、身毛、指甲、牙齒、皮膚、肌肉、筋腱、骨頭、骨髓、腎臟、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腸間膜、胃中物、糞便、腦、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液、皮脂、唾液、鼻涕、關節滑液、尿液。無生命體的不淨觀是專注於屍體的各種不淨相。屍體的十種不淨相是：膨脹相、青瘀相、膿爛相、斷壞相、食殘相、散亂相、斬斫離散相、血塗相、蟲聚相、骸骨相。這些是克服欲貪蓋的方法。
關於瞋恨蓋，佛陀如此開示：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醜惡相那樣有能力導致未生起的瞋恨生起，或增長已生起的瞋恨。
對於不如理作意醜惡相之人，若瞋恨還未生起即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增強與增長。」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慈心解脫
那樣有能力阻止未生起的瞋恨生起，或斷除已生起的瞋恨。
對於如理作意慈愛之人，若瞋恨還未生起即不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被斷除。」
因此，若要克服瞋恨蓋，就不應繼續注意引起你瞋恨之對象的醜惡相，而應當修行慈心觀。必須有系統地散播無私的慈愛給你自己、你所喜愛者、你既不喜愛也不厭惡者、你所厭惡者，乃至最後，遍滿慈愛給一切眾生。你也應當學習寬恕他人，因為佛陀告訴我們，在無始的生死輪迴中沒有一個眾生不曾作過我們的父母與親人。這些是克服瞋恨蓋的方法。
關於昏沉睡眠蓋，佛陀開示說：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倦怠、疲乏、懶惰地伸直身體、飽食後昏沉及心軟弱無力那樣有能力導致未生起的昏沉與睡眠生起，或增長已生起的昏沉與睡眠。
對於心軟弱無力之人，若昏沉與睡眠還未生起即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增強與增長。」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致力界、精勤界及不斷精進界那樣有能力阻止未生起的昏沉與睡眠生起，或斷除已生起的昏沉與睡眠。
對於勇猛精進之人，若昏沉與睡眠還未生起即不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被斷除。」
因此，若要克服昏沉與睡眠，就不應繼續注意身心的懶散與倦怠狀態，而應提振精神，精進地禪修。正是透過精勤不懈的努力，所以菩薩才能成佛；我們應當效法這種精進的榜樣。也可以思惟生、老、病、死之苦、四惡道之苦、過去與未來輪迴之苦等，以激發應當精進修行的警惕心（sa§vega悚懼感）。當然，適度的睡眠、適量的食物及適當的禪修姿勢對於克服昏沉與睡眠而言也都是很重要的。這些是克服昏沉睡眠蓋的方法。
關於掉舉追悔蓋，佛陀開示說：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心不安寧那樣有能力導致未生起的掉舉與追悔生起，或增長已生起的掉舉與追悔。
對於心受到困擾之人，若掉舉與追悔還未生起即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增強與增長。」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心之輕安那樣有能力阻止未生起的掉舉與追悔生起，或斷除已生起的掉舉與追悔。
對於心輕安之人，若掉舉與追悔還未生起即不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被斷除。」
因此，若要克服掉舉追悔蓋，就不應去理會心的不寧靜狀態，而應當以平和、冷靜、不動搖、輕安的心專注於禪修的目標。如果能在行、住、坐、臥當中都以正念與耐心如此練習，定力就會愈來愈強，而能克服掉舉與追悔。這就是克服掉舉追悔蓋的方法。
關於懷疑蓋，佛陀開示說：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不如理作意那樣有能力導致未生起的懷疑生起，或增長已生起的懷疑。
對於不如理作意之人，若懷疑還未生起即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增強與增長。」
「諸比丘，我不見有任何一法會像如理作意那樣有能力阻止未生起的懷疑生起，或斷除已生起的懷疑。
對於如理作意之人，若懷疑還未生起即不會生起，若已生起即會被斷除。」
因此，若要克服懷疑蓋，就應當經常保持如理作意，思惟一切有為法為無常、苦、無我。他也應當經常思惟佛、法、僧三寶的殊勝特質，在良師的指導下謹慎地研究佛陀的教法，並且依照佛法而實際地修行止禪與觀禪。這些就是克服懷疑蓋的方法。
佛陀教導許多克服五蓋的方法，上述只是舉出當中的一些例子而已。若想更深入地了解，請研讀三藏聖典及參考《去塵除垢》一書。當禪修者經由修行止禪而達到禪那，或經由修行觀禪而獲得觀智時，他暫時地克服了五蓋。當他證得須陀洹果時，就永遠地克服了懷疑蓋。當他證得阿那含果時，就永遠地克服了欲貪蓋與瞋恨蓋。當他證得阿羅漢果時，就永遠地克服了昏沉睡眠蓋與掉舉追悔蓋。這就是徹底突破障礙的方法。
2 戒學釋疑

問8：如果把有蟲的水倒入土中是否違犯殺戒？
答8：如果蟲因此而死，則倒水的人違犯殺戒。事實上不應將有蟲的水倒入土中，而應倒入適當的容器中、池塘中或河流中。
問9：告訴別人船上有活魚可以買是否算是助殺（罪過）？
答9：這決定於告訴者的動機：如果他的動機是要別人買了活魚之後拿去放生，則是一種善行；這是馬來西亞的文化，但應受到禁止。大家應該記得，幾乎無論人們是買魚來放生與否，漁夫都會捕更多的魚來供應需求。事實上你是在付錢給漁夫要他們捕更多的魚。其實你可以更加善用那筆錢。然而，如果他的動機是要別人買了之後殺來吃，則是助殺的行為。
問10：比丘在山中砍有主的竹子是否犯戒？若是，犯什麼戒？如何懺悔？
答10：如果比丘沒有偷盜的心，例如他以為竹子是無主物，那麼他不犯偷盜戒，而犯傷害植物的波逸提罪。然而，一旦知道那竹子是有主物之後，他應當設法賠償物主的損失。如果他決定不賠償，就犯了偷盜罪。
如果比丘一開始就知道那竹子屬於別人所有，沒有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去砍竹子，那麼除了上述的波逸提罪之外，他還犯了偷盜罪。此偷盜罪的嚴重程度決定於他所砍竹子的價值：如果所砍的竹子價值古印度一錢或一錢以下，則犯突吉羅罪；如果該價值在一錢至五錢之間，則犯偷蘭遮罪；如果那些竹子價值五錢或五錢以上，則犯波羅夷罪。
如果所違犯的是偷蘭遮、波逸提或突吉羅罪，他應當對另一位比丘懺悔所犯之罪，此外還必須設法賠償物主的損失。如果所違犯的是波羅夷罪，他就喪失了比丘的身份；波羅夷罪是無法懺悔的。
問11：比丘犯了波羅夷戒就自動失去比丘資格，可否再出家呢？
答11：今生他不能再受戒為比丘。然而，如果他立刻承認所犯的戒並且脫下袈裟，那麼他可以再受戒成為沙彌。如果他覆藏所犯的戒，維持原來的形象，冒充為比丘，那麼他甚至沒有資格再受沙彌戒。
問12：在家人犯五戒是否可以出家？
答12：通常是可以的，除非他所犯的是非常嚴重的過失，例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淫污比丘尼等。符合受戒資格的居士在求受比丘戒之前必須先受沙彌十戒。

問13：出家要有那些條件？
答13：想出家成為比丘的人必須具有想要解脫生死輪迴的願望。此外他還必須符合下列的條件：他不曾殺父、殺母、殺阿羅漢、以惡意使活著的佛陀身上流血、分裂和合的僧團、淫污比丘尼或沙彌尼；他不能執著不信因果的堅固邪見；他必須是自由身分與奉公守法的人，不是囚犯、奴隸，也不是強盜等犯法之人；他必須不欠人債務，沒有政府公職在身，並且沒有痲瘋病、癰、疹、結核病、癲癇這些難治的疾病；他的年齡至少達到二十歲而且父母同意他出家；他必須具備三衣一缽；他不是黃門（沒有生殖器官或生殖器官異常的人）、雙性人或賊住者（曾經冒充比丘或沙彌的人）；他不是犯邊罪者（曾經出家為比丘並且違犯波羅夷罪的人）或歸外道者（原本在佛教中出家，然後歸依外道，之後再回到佛教來請求出家者）；他必須沒有畸形或殘缺，不盲、不聾、不啞。
問14：佛陀為何要托缽乞食呢？
答14：事實上佛陀可以不必托缽乞食，但是他為了使眾生獲得利益，因此還是托缽乞食。此外，佛陀為了顯示聖者們的模範，所以托缽乞食。托缽乞食是四聖種當中的一種。四聖種意思是沙門應當對飲食、衣服、住所、醫藥這四種資生用具感到知足。托缽是對食物知足的很好方式：沙門不期望將能得到何種食物，而是必須滿足於他人布施的任何食物。托缽也能降伏驕慢。比丘了知自己生活上的四種資具都必須仰賴他人布施，因此自己沒有什麼能引以為傲的，所以托缽有助於心的鍛練。
問15：出家後如果父母生活有問題，是否應該回去照顧？
答15：佛陀允許比丘照顧自己的父母。比丘可以將托缽所得到的食物及自己所擁有的其他日常用品分給父母，以此方式來照顧父母，而不需要捨戒還俗。
問16：逃漏稅和因幫助逃漏稅而獲得利益是否都違犯偷盜戒？違犯在家五戒應如何懺悔，並再次受持？
答16：根據《律藏》，逃漏稅和幫助他人逃漏稅是二十五種偷盜行為當中的一種；無論是對出家人或在家人而言，那樣做都是違犯偷盜戒。若比丘偷盜的物品價值一個大錢（pàda；相當於五個小錢màsaka）或以上，則違犯波羅夷罪，喪失了比丘的資格。
在家人若犯了五戒，就失去了五戒，因此不需要作法懺悔。然而，他應當下定決心不再違犯五戒。他可以在沙彌、比丘或佛像前再度求受五戒，並且謹慎地持守。
問17：請示禪師，您上次開示盜戒，能否請禪師進一步解釋盜「五錢」？若以現今的價值，盜多少錢就算盜「五錢」？若以美金為計算單位，盜多少美金以上就犯波羅夷重罪？
答17：現今很難確定地指出古印度的「五錢」相當於多少美金。註釋提到在古印度的幣制中，一個卡哈巴那（kahàpaõa貨幣的一種）相當於四個巴陀（pàda古譯為大錢）；一個巴陀相當於五個摩沙迦（màsaka古譯為錢或小錢）。根據《金剛覺疏》（Vajirabuddhi-ñãkà）等復註，卡哈巴那與巴陀都是由金、銀與黃銅混合製成的；但是我們無法得知這三種成份的正確比例。
至於重量，依照緬甸傳統的計算法，我們使用一種名為「瑞跡西」（Rwegãsã）的種子來稱量重量。金店就是以「瑞跡西」種子來稱黃金的重量。「瑞跡西」種子有大與小兩種：小的「瑞跡西」種子比米粒稍大；大的「瑞跡西」種子比小的重兩倍。一個摩沙迦（錢或小錢）的重量相當於四顆大的「瑞跡西」種子或八顆小的「瑞跡西」種子的重量。這種稱量法據說是從古印度流傳下來的。
無論如何，最好是不要違犯任何程度的偷盜戒。古代的長老們建議我們將別人的物品看成像毒蛇一般。除非物主同意我們將他的物品拿起來觀看，否則我們甚至不會故意去碰觸別人的物品。謹慎小心地持戒是值得的，因為如此能避免受到追悔的困擾。
問18：從事養生蛋雞職業是正命、正業嗎？
答18：如果他們只是基於慈悲，沒有任何企圖地布施食物給雞吃，也不將牠們的蛋拿去賣，則是好的行為。然而，如果他們將蛋拿去賣，則不是正命，也不是正業，因為有時那些雞蛋中還是有生命存在，儘管這種機率很小。
問19：在家居士對出家眾應注意那些禮節？
答19：在家居士應當尊敬出家眾，聆聽出家眾講說佛法，供養出家眾四類資具及依照所學習的佛法來修行。所謂「依佛法修行」是指在家居士至少應當持守五戒，並且應當修行止禪與觀禪。
在《長部．巴提迦經》（Dãgha Nikàya, Pàthika Sutta）裡提到：在家居士應當將財富分成四份──將其中的一份儲蓄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以兩份來從事自己的事業；以剩下的一份用於日常生活所需。他從這第四份當中取出一部分來供養資具給出家人。
3 定學釋疑

問20：鼻孔出口處與上嘴唇間的氣息，及這氣息的感受，及這氣息的感覺，及這氣息與皮膚的觸覺，此四者有何關係？有何不同？為何只應以氣息當作目標？
答20：氣息是成群的色法。如果你有系統地對自己的氣息修行四界分別觀，就會發現氣息是由許多物質微粒所構成的。這些物質微粒稱為色聚。感受與感覺是同樣的東西，都是指受而言；受是一種心所。觸覺實際上就是身識；身識是一種心。心與心所是名法，而氣息是色法，這是它們之間的差別。
出現於鼻孔出口處與上唇之間的氣息是修行安般念者的專注目標；感受、感覺與觸覺則不是修行安般念的目標。這必須分辨清楚。如果能一心只專注於氣息，就能培育定力；定力深時禪相就會出現；若能穩固持久地專注於禪相，就能證得禪那。如果專注於感受、感覺與觸覺，則無法產生強得足以使禪相生起的定力，於是也就無法證得禪那。這就是為何只能以氣息為所緣目標的理由。

問21：有何方法揀別正在專注於嘴唇上方、鼻人中方位的息，或者只是專注唇上方、鼻人中位上的觸點？有時候這兩者容易混用，如何避免？
答21：觸點是你的皮膚，它是靜態的。氣息是接觸那皮膚的空氣，它在觸點的上方進進出出，是動態的。應當如此揀別它們。
為了能有更清楚的理解，在此引用一個譬喻：假使地上有一段木頭，有一個人用鋸子鋸那段木頭。木頭被鋸子鋸到的部分好比是嘴唇上方或人中的觸點，它是靜態的；前後來回移動的鋸齒好比是進進出出的氣息，它是動態的；正鋸在木頭上的鋸齒好比是正在經過觸點的氣息，它也是動態的；正如那人只注意於正鋸在木頭上的鋸齒，不去注意已經通過木頭的鋸齒，同樣地，禪修者只注意正在經過觸點上方的氣息，不跟隨氣息進入鼻孔內或向外遠去。應當如此分辨氣息與觸點的差別。每當你混淆時，請思惟這個譬喻的含意。
問22：當慢跑或爬山時用嘴巴呼吸，這時應專注於哪裡的氣息？
答22：就修行安般念而言，禪修者內心專注的目標是經過鼻孔出口處與上唇之間的氣息。註釋中並沒有提到經過嘴巴的氣息也能作安般念的目標。因此，當禪修者用嘴巴呼吸並且無法在上述的接觸部位裡察覺氣息時，應當繼續將心保持於接觸部位，在那裡等待氣息。如果有充分的正念與耐心，終究能察覺非常微細的氣息。
問23：是否每一位禪修者都必須從安般念開始修行，而不能從其他禪修業處開始？修行四界分別觀是否能培育深厚與穩固的定力？修行四界分別觀而成功的禪修者人數有多少？
答23：並非每一位禪修者都必須從安般念開始修行；禪修者可以選擇《清淨道論》所提到四十種止禪業處當中的任何一種開始修行。佛陀教導不同的法門乃是針對不同根器的禪修者。舉例而言，佛陀針對散亂心強的禪修者而教導安般念的修行法門；四界分別觀則適合智慧利的禪修者；慈心觀是針對瞋心強的人；不淨觀適合於貪心強的人。然而，根據我們的經驗，多數禪修者能夠從安般念或四界分別觀下手而達到成功，原因是他們在過去生中曾經修行這兩種法門或其中一種。
無疑地，修行四界分別觀確定能培育深厚與穩固的定力。四界分別觀是佛陀親自教導的業處。如果你對佛陀有堅定的信心，你就應當對四界分別觀有堅定的信心。修行四界分別觀時，首先要觀察四界的十二種特相，即硬、粗、重、軟、滑、輕、流動、黏結、熱、冷、支持、推動。熟練這十二種特相之後，就將它們分成地、水、火、風四組。此時應當整體地專注於你全身的四界，如此培育定力。定力增強時，你會發現身體轉變成白色。那時應當專注於那白色體的四界。定力更強時，白色體會轉變成透明體，猶如冰塊或玻璃一般。那時應當專注於那透明體的四界。當你的定力變得深厚而且穩定時，透明體會放射出明亮耀眼的光芒。
當明亮的光芒持續半小時左右時，你可以開始觀察身體的三十二個部分。在四界分別觀深厚與穩固定力的幫助之下，你能清楚地照見自己身體及外在眾生身體的三十二身分。接著你可以專注於個別身分的顏色來修行色遍，達到第四禪。然後可以藉著移除色遍禪相而修行空無邊處定，進而逐步地修行，乃至達到非想非非想處定。你也能輕易地修成其他種止禪業處，然後修行觀禪，證得各階段的觀智。
另一種禪修路線是：在四界分別觀明亮光芒的幫助之下，你可以直接觀照色法，開始修行觀禪。因此，禪修者能夠從四界分別觀開始，直到修成止禪與觀禪。如此了解修行四界分別觀的利益是很有幫助的，尤其對於修行安般念困難重重的禪修者而言更是如此。
修行四界分別觀而成功的禪修者有不計其數之多。我們無法確定地說修行安般念而成功的人數比較多，或是修行四界分別觀而成功的人數比較多。無論如何，為了你自身的利益，我們建議你對佛陀所教導的每一種禪修法門都有堅定的信心，並且遵循正確的方法來修行。
問24：請禪師慈悲開示：四無量心慈、悲、喜、捨的涵意？如何才能做得到？又何謂慈觀？
答24：根據《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慈」（mettà）是指希望眾生得到幸福安樂；慈心觀是瞋恨心重的人藉以達到清淨的法門。「悲」（karuõà）是指希望眾生脫離痛苦；悲心觀是傷害心重的人藉以達到清淨的法門。喜（mudità）是指對眾生的成功感到歡喜；喜心觀是嫌惡心（arati）重的人藉以達到清淨的法門；「嫌惡」意即不喜歡見到別人成功。捨（upekkhà）是指對眾生平等中立的態度；捨心觀是貪愛心重的人藉以達到清淨的法門。
慈、悲、喜、捨稱為四無量心，因為它們都以無量的眾生作為修行的對象。這四種心都必須遍滿到宇宙的一切有情，而不是只對一人或某一區域內的眾生散播而已，這就是它們稱為無量心的理由。
慈觀或慈心觀就是對眾生培育慈愛的禪修法門；它是四無量心當中的第一種。
想要修行四無量心的人應當先修行慈心觀，然後才逐一地修行悲心觀、喜心觀與捨心觀。如果你已經修習白遍或其他遍處禪，建議你每次禪坐時以白遍為目標，重新建立白遍的第四禪，這是因為第四禪的光（智慧之光）會令到你的所緣──一個人或眾生──清楚地顯現在你的心中，不會迅速地消失。開始修行慈心觀時，先以下列這四種心願對你自己培育慈愛：願我沒有怨敵、願我沒有心理的痛苦、願我沒有身體的痛苦、願我愉快地自珍自重。當你的心變得柔和、安詳時，就對一位與你相同性別而且是你所敬愛的人培育慈愛：先回憶他或她微笑的面容或全身，然後以下列四種心願的一種散播慈愛：願此善人沒有怨敵、願此善人沒有心理的痛苦、願此善人沒有身體的痛苦、願此善人愉快地自珍自重。對他或她培育強而有力的慈愛，直到你證得慈心初禪、第二禪、第三禪。接著以其他三種心願一一地對他或她培育慈愛，每一種都達到慈心第三禪。以同樣的方式，對大約十位與你同性而且是你所敬愛的人、十位你所喜愛的人、十位你對他們沒有愛憎差別的人、十位你所厭惡的人一一地培育慈愛。
對他們每一人修行都能達到慈心第三禪之後，就要破除四類人之間的界限。這四類人就是：一、你自己；二、你所喜愛的人（包括你所敬愛的人在內）；三、你既不喜愛也不厭惡的人；四、你所厭惡的人。首先以短暫的時間對自己散播慈愛，然後對一位你所喜愛者，然後一位你既不喜愛也不厭惡者，然後一位你所厭惡者；對後三類人都必須達到慈心第三禪。第二圈也是以同樣的方式，但是改換另一位喜愛者、另一位無愛憎差別者、另一位厭惡者。第三圈又各改換另一位……如此不斷地對四類人培育慈愛，最後你會破除人際之間的界限，意即你對這四類人的慈愛達到完全平等，毫無差別。
破除界限之後，你就能以各種方式對一切眾生遍滿慈愛。從一個小範圍裡的眾生開始，逐漸擴大到整個宇宙，然後對十方的眾生遍滿慈愛。修行慈心觀成功之後，你可以運用同樣的步驟來修行悲心觀、喜心觀與捨心觀。這只是扼要的介紹，詳細的說明請參閱《清淨道論》、《智慧之光》、《如實知見》；或者當你的禪修達到這個階段時，我會教你如何有系統地修行四無量心。
問25：從來此到昨天，每天晚上都沒睡好，夜裡多夢，害怕去睡覺，因為睡了比沒睡更累。上殿又昏沉，喝咖啡提神好辛苦。功課進步又退步，很難穩定。初學不懂這個也可以發問。助理老師慈悲告知用慈心觀，夜裡好睡。看書又是初禪、二禪、三禪觀。若是初學完全沒上禪，怎麼用慈心觀？

答25：佛陀在《增支部》（Aïguttara Nikàya）中開示修行慈心觀的十一種利益如下：

「諸比丘，當慈心解脫被培育、開展、勤習、駕御、奠基、建立、穩固與正確地修行時，可望得到十一種利益。那十一種利益呢？安穩地入睡；安穩地醒來；不作惡夢；為人所愛；為非人所愛；天神守護；不被火、毒藥與武器所傷害；心容易得定；相貌安詳；臨終不迷惑；若未能證得更高的成就，他將投生梵天界。」

然而，只有在精通《無礙解道》（Pañisambhidàmagga）所記載的五百二十八種遍滿慈愛的方法之後，才能充分地得到這十一項利益。如果還未達到慈心禪那的階段，則只能獲得部分與有限的利益而已。對於已有禪那及還未有禪那這兩類禪修者而言，修行慈心觀的次第都是一樣的，但是修行的程度則因禪修者的意願而有差別。例如，以四種方式對自己散播慈愛幾分鐘之後，就散播慈愛給一位與自己相同性別而且是自己所敬愛的人。如果禪修者的目的只是要讓心情平靜下來，那麼當禪修者的心變得寧靜、柔和、安詳時，就可以換到另一位敬愛者。然而，如果禪修者的目標是要證得慈心禪那，那麼他必須持續地對那人培育慈愛，直到使定力提昇到慈心第三禪。然後才可以換到另一位敬愛者。如此逐一地對十位與自己同性的敬愛者培育慈愛，然後逐一地對與自己同性的十位親愛者、十位無愛憎差別者、十位厭惡者培育慈愛。

然後應當破除人際之間的界限（未達到禪那者只能達到某種程度的效果，不能真正破除人際的界限）：禪修者藉著不斷地對自己、喜愛者（包括敬愛者在內）、無愛憎差別者、厭惡者培育慈愛，直到對他們的慈愛達到平等。然後對逐漸擴大範圍裡的各類眾生遍滿慈愛，即一切有情、一切有命者、一切生物、一切個人、一切個體、一切女性、一切男性、一切聖者、一切非聖者、一切天神、一切人類、一切惡道眾生。直到對無邊宇宙的無量眾生遍滿慈愛。然後逐一方向地對十方的眾生遍滿慈愛。達到慈心禪那的人能夠徹底地修行這些方法，清楚地照見這些對象，並且對他們培育強而有力的慈愛，使定力提昇到第三禪。然而，對於尚未達到禪那的禪修者而言，只能藉著想像與善願來修行；儘管如此，如此修行時他還是在積累善業，能使他得到安詳的心情，有助於去除焦慮，得到安穩的睡眠。

問26：請問在禪修中，什麼樣的狀況下稱為墮入有分心？

答26：當禪修者達到近行定（upacàra samàdhi）的階段，而又不能維持定力時，特別容易察覺墮入有分心（bhavaïga）的現象。那時他可能會感到心裡一片空白或者有片刻的時間心中一無所知。那是因為在那片刻的時間裡沒有心路過程生起，只有有分心相續不斷地生滅。有分心在兩個心路過程之間生起許多次，它緣取前世臨死速行心的目標為目標，那是過去的目標，不是現在的目標。除非已經修行到緣起法，否則禪修者無法覺知那個過去目標。由於不能察覺那個目標，所以禪修者覺得自己一無所知。這種現象稱為墮入有分心，它既不是心不起念，也不是涅槃。

根據佛陀所教導的《阿毗達摩藏》，在每一個心路過程之後通常都會有有分心生起。佛陀的心路過程之間有兩個有分心生起；舍利弗尊者的心路過程之間有十六個有分心生起；其他人的心路過程之間則有數不盡的有分心生起。儘管經常有這麼多的有分心在生滅，我們通常無法察覺它們。只有在心比較寧靜與專注時，尤其是在近行定的階段，才能清楚地覺察到有分心持續生起的現象，亦即所謂墮入有分心。

當你經驗到墮入有分心的情況時，既不需要歡喜，也不需要沮喪，因為這只是禪修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現象而已。你要做的只是繼續將心保持於禪修的目標。當你達到安止定的階段時，你的禪支就強得足以長時間維持定力，中間都不會墮入有分心。

問27：請問睡眠中與定中有何不同？
答27：當一個人熟睡無夢時，他的有分心（生命相續流）相續不斷地生滅。就人類而言，有分心剎那中的名法是欲界名法。當一個人做夢時，則是微弱的欲界意門心路過程生起作用。在定中的情況則不同，是色界或無色界的名法相續地生起。定中的色、無色界名法比夢中的欲界名法更高超殊勝。
定中的心能夠深深地認取禪那的目標。有分心則取前世臨死速行心的目標為目標，它無法像定心那樣深深地認取目標。夢中的微弱欲界意門心路過程則鬆散地取欲界的目標。這些是它們之間的差別。
問28：何謂禪思？坐禪時須要禪思嗎？可否舉例說明？
答28：當禪修者以喜俱智相應的心來修行止禪或觀禪時，在他的〔速行〕心中有三十四個名法生起。在這三十四個名法當中，思（cetanà）是其中之一，〔各別〕稱為止禪思與觀禪思，也可以像你所說地稱之為「禪思」。禪思是催促相應名法導向止禪或觀禪目標。若此思堅強，就能夠修禪修得很好。反之，若此思軟弱，就無法精進地修行。因此堅強的禪思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此五根卻更重要。五根是信、精進、念、定與慧。在初學階段，信是指相信安般念能導向禪那。精進是指付出足夠的精進以覺知氣息。念是指不忘失氣息或保持心覺知氣息。定是指心一境性，就是把心固定於氣息。慧是指清晰地了知氣息。在三十四種名法當中，這五根是最顯著的。如果它們堅強又平衡，禪修者能夠迅速地進展。

當安般禪相由於深厚的定力而出現時，就會有相信專注於安般禪相能夠導向禪那的信心。精進是致力於專注安般禪相。念是持續地記住安般禪相。定是一心專注於安般禪相。慧是透視安般禪相。

這五根在修行觀禪時也很重要。對於觀禪，信是相信觀禪是導向證悟涅槃、滅盡一切苦的修行。精進是致力於透視四聖諦，或致力於透視苦諦與集諦，這兩者都是觀禪的目標。它們也稱為行法（saïkhàra）。不忘失或謹記這些行法是念。把心不動搖地緊繫於行法是定。透視這些行法，了知它們為無常、苦、無我是慧。

這五根與思同時生起。如果沒有思，五根就不能夠生起。如果思堅強，五根也跟著堅強。如果思軟弱，五根也跟著軟弱。因此在修行時必須有堅強的禪思。但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是五根平衡。

如果沒有禪思或懷疑禪修，你將不能獲得任何禪修成就。

問29：何謂禪觀？坐禪時須要禪觀嗎？可否舉例說明？
答29：禪觀的巴利文是「jhayati」，是一個動詞，有兩個含意：一個含意是燒毀煩惱；另一個含意是透視禪修目標或深深地將心固定於禪修目標（，以便燒毀煩惱）。它的名詞是禪那（jhana）。禪那可分為兩大類，即世間禪那與出世間禪那。世間禪那又可分為兩種，即止禪禪那與觀禪禪那。這是禪那的廣義解釋。出世間禪那能夠永遠地去除煩惱；世間禪那則只能暫時地去除煩惱。這兩種去除煩惱的情況都稱為燒毀煩惱，因此禪修時你需要運用禪觀深深地將心固定於禪修目標，以期達到禪那。我將舉例說明：
當禪修者修行止禪而進入初禪時，他的名法當中有五個禪支（尋、伺、喜、樂、一境性）存在。這五個禪支稱為止禪禪那，它們能長時間地制止煩惱生起，如一小時、二小時、一天、二天等。當禪修者修行觀禪，觀照行法為無常、苦、無我時，他的觀智通常與五個禪支相伴生起。這五個禪支稱為觀禪禪那，它們也能長時間地制止煩惱生起。大龍大長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止禪禪那與觀禪禪那制止了煩惱，並且保持煩惱不生起長達六十年之久。
當禪修者的觀智成熟時，就能以道智與果智體證涅槃。如果他在觀照欲界法或初禪法為無常、苦或無我時體證涅槃，那麼他的聖道名法中有五個禪支存在。然而，如果他在觀照第二禪法為無常、苦或無我時體證涅槃，則他的道智與三個禪支（喜、樂、一境性）相伴生起。這些禪支能徹底無餘地燒毀某些煩惱。當禪修者證得阿羅漢道時，與阿羅漢道智同時生起的禪支能徹底無餘地燒毀其餘的一切煩惱。這些禪支都是出世間禪那。
因此，修行止禪與觀禪時都需要運用「禪觀」（jhayati）──將心深深地固定於禪修的目標，以期燒毀煩惱。持續如此地修行，達到相當程度時，止行者就可能成就止禪禪那與觀禪禪那，觀行者就可能成就觀禪禪那。然後當他們的五根力量夠強及達到平衡時，就能成就出世間禪那而證得聖果。

問30：請禪師詳細說明為何在禪定中不能檢查禪支與修觀。何謂定外修觀？出定後檢查禪支是否就是定外修觀？

答30：有三種定，即剎那定（khaõika-samàdhi）、近行定（upacàra-samàdhi）、安止定（appanà- samàdhi）或禪那定（jhàna-samàdhi）。這三種定的定力深度比較起來，安止定比近行定更深，近行定又比剎那定更深。只有從近行定或安止定出來之後才能檢查禪支或修行觀禪，這是因為目標不同的緣故：禪支不能作為近行定與安止定的目標；修行觀禪時所專注的目標也不是近行定與安止定的目標。

當禪修者修行止禪，例如修行安般念時，他的近行定與安止定的目標是安般似相（ànàpàna-pañibhàga- nimitta），而不是禪支。專注於禪支無法使人達到近行定與安止定。禪修者在一心融入於安般似相一段很長久的時間之後，當他開始要檢查禪支時，他已經從近行定與安止定出來了，那時他的定力只是剎那定而已。這就是不能在近行定與安止定中檢查禪支的理由。

當禪修者修行觀禪時，他所專注的目標是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無常、苦、無我本質。專注於這些目標只是剎那定，不是近行定或安止定，因為這些目標不斷地生生滅滅。專注於這些目標無法使人達到近行定與安止定。這就是不能在近行定與安止定中修行觀禪的理由。

「定外修觀」意即從近行定或安止定出來之後，照見究竟名色法及觀照它們為無常、苦、無我。這是在止禪禪那（samatha jhàna）之外觀照；然而那時還是有剎那定，該剎那定稱為觀禪禪那（vipassana jhàna）。之前先入的近行定或安止定是禪修者清晰地照見觀禪目標的強力助緣。如此，止禪禪那能幫助觀禪禪那。

觀禪意即觀照行法為無常、苦、無我，因此若禪修者只是檢查禪支，則不算是在修行觀禪。若要修行觀禪，除了照見禪支之外，還要依照心路過程而照見同在禪那中的其他所有名法。例如在初禪中通常有三十四個名法，禪修者必須清楚地照見它們。這是見清淨的開始階段，也是觀禪的基礎。然後禪修者應當觀照它們為無常、苦、無我。

問31：禪修營中所教的法門是否只能摒除外緣，一心修之？可否於日常生活中修持？若可能，應如何做才能保持不退呢？

答31：禪修營中所教的法門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修持。能夠摒除外緣、一心禪修當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沒有那樣的條件時，禪修者就必須在日常生活中修持。
能否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禪修不退決定於個人的投注與精勤。有些人儘管平時事務繁忙，但是修行時能放下一切的罣礙，一心投注於修行。這種人能夠保持修行不退。但是有些人無法完全放下罣礙，也就無法一心專注。他們必須有耐心地精勤修行，一而再地不斷努力。通常在他們每天都撥空禪修經過幾年之後，逐漸會精通於禪修的要領，那時他們就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修行不退。

在佛陀的時代，女人通常在白天的時候到寺院去聽法與禪修；男人則在晚間的時候去寺院。由於他們如此精勤地聞法與禪修，所以他們的修行能夠保持不退。這就是他們多數都證得聖果的緣故。例如，根據註疏，俱盧國（Kuru Country）幾乎所有人民都證得聖果；即使在做煮飯、織布等工作時，他們還是一直在修行。

若要保持修行不退，每天至少應當撥出一到二小時的時間來專心禪修。在那一、二小時裡，應當儘量拋開一切的憂慮、回憶與計劃，一心專注於禪修的業處。還應當注意運用正確的禪修方法，以免浪費時間。漸漸地就能排除掉舉、昏沉等障礙，專注於業處的時間也會愈來愈長。然後就能保持修行不退。

問32：《清淨道論》中談到定可分為近行定（upacàra samàdhi）與安止定（appanà samàdhi）兩種，該論對「剎那定」（khaõika samàdhi）談得不多（印象中只有一次），請問「剎那定」原來的定義是什麼？
答32：如果你想要知道剎那定，我要引用《中部．安般念經》的一段經文，請細心聆聽：

`Samàdaha§ citta§ assasissàmã'ti sikkhati, `samàdaha§ citta§ passasissàmã'ti sikkhati.──「他如此訓練：『我應當平靜心而吸氣』；他如此訓練：『我應當平靜心而呼氣。』」
它的含義是什麼？你應該以專注的心吸氣及呼氣。《清淨道論》解釋：

平靜（samàdaha§）心（citta§）：平衡地（sama§）安置（àdahanto）心，透過初禪等等平衡地安置心於其目標。

或者，進入那些禪那，再從禪那出定後，他以觀智觀照與那些禪那相應的心必定毀滅及壞滅，而在觀智產生的時刻，剎那間的心一境性透過洞察無常等相生起。因此，「他如此訓練：『我應當平靜心而吸氣』；他如此訓練：『我應當平靜心而呼氣。』」這些字也用來說透過如此生起的剎那間心一境性來平衡地安置心於其目標的人。

你明白了嗎？我要多解釋一點。

首先，你進入安般初禪，再從初禪出定。然後你觀照初禪的三十四種名法為無常、苦及無我。

同樣地，你應該進入第二禪及從第二禪出定，然後觀照第二禪的三十二種名法為無常、苦及無我。

你以同樣的方法來修習第三禪及第四禪。

因此，你先進入禪那，再從禪那出定，然後觀照禪那名法為無常、苦及無我。如果你這樣修習，有一種「定」會產生。該定使得你能夠專注於禪那法無常、苦及無我的本質。這種定叫做剎那定，是非常深的剎那定。

只是了知概念或究竟法這些目標不是剎那定。

你們了解什麼是剎那定了嗎？這就是它的來源。這種剎那定特別是指觀禪的剎那定。

因此，如果當你閉上眼睛便能夠見到色聚、分析色聚及辨識究竟色法，你就不需要特別培育定力。否則你就必須修定，必須培育定力。

問33：修習入出息念者沒禪相可入定嗎？如何確定禪相的穩定性？
答33：如果沒有柱子，沒有建造尖頂屋的房間，你可能建造屋頂嗎？如果沒有牆壁，沒有柱子，你想建上面的樓，這有可能嗎？這是不可能。同樣地，沒有安般禪相，安般禪那不可能生起。如果你要知道詳情，請參閱《清淨道論》的「安般念品」。

如果系統地修習安般念，你可以看到禪相。當你的定力提昇時，呼吸就會變成禪相。但這有賴於你的定力。如果你的定力提昇又穩定，禪相也會變得穩定。

問34：忙碌的人如何修定？他們適合修習安止定嗎？修習觀禪之前是否必備至少近行定為基礎？
答34：在佛陀時代，舍衛城（Sàvatthi）大約有七千萬人口。他們是在家人，他們以寧靜的心來修習止觀禪法，而成功地證得聖道智及聖果智。

王舍城（Ràjagaha）則有超過五千萬人。他們也是在家人，也修習止觀禪法，也成功地證得聖道智及聖果智。

俱盧國（Kuru，現在的新德里）也有許多百萬的人。當他們正在做工時，他們也一直修習四念處，換句話說即是止觀禪法，而且許多人都證悟須陀洹道果。

因此，如果你也堅定不移地修習，依靠你的波羅蜜，你也可能會成功及成為聖者。

因此，如果修習安般念，你也可能會成功。但這有賴於你的毅力及波羅蜜。如果你有足夠的波羅蜜，而且以強而有力的毅力來修行，那麼你也可能成就安般念。

如果你能夠在閉上眼睛時看到色聚、分析色聚，而且能夠辨識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你就不需要修習止禪。否則你就必須修習止禪，必須培育定力，因為佛陀在《三摩地經》中也如此教導。我要唸該段經文，請細心聆聽。
「諸比丘，應當培育定。有定的比丘如實了知諸法。他如實了知什麼？

1.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
2.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集。』
3.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滅。』

4. 他如實了知：『這是導向苦滅之道。』

諸比丘，應當培育定。有定的比丘如實了知諸法。因此，諸比丘，

應當致力於了知『這是苦』；

應當致力於了知『這是苦集』；

應當致力於了知『這是苦滅』；

應當致力於了知『這是導向苦滅之道』。」
問35：有些人說最好不要修定。我們修定是為了修觀禪。因為如果我們修定，而在成就觀禪之前就死了，那我們可能投生到天界，這是八個不幸時期（aññha- akkhaõa）之一
。根據佛法，出生於八個不幸時期者不能了解佛法。例如，如果生在無色界，我們就不能聽聞到佛法了。不知禪師的看法如何？

答35：這有視個人的意願而定。一個人可以修習止禪，而且證得八定，但是如果他想要投生到梵天界，他可以在這一次的教化期裡選擇投生到任何一界。

舉例而言，娑婆主梵天（Sahampati brahmà）在過去世是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弟子。他是阿那含聖者，熟練於八定，但是他選擇投生到初禪天的大梵天。因此死後，他就投生於初禪天。

同樣地，也有一位瓦匠梵天
（Ghañãkàra brahmà）。他也是迦葉佛的弟子，也是一位阿那含聖者，也熟練於八定，死後投生到淨居天（Suddhàvàsa）的色究竟天（Akaniññha）。

因此，在教化期裡，有許多熟練於八定的阿含那。然而，他們之中有些投生到大梵天，有些投生到色究竟天。為什麼呢？這有視他們自己的選擇。

所以，在這次的教化期裡
，若人熟練於八定，他可以選擇投生到任何一界。不必害怕會投生到無色界，或沒有名法及心生色的無想有情天。

你應該害怕假的觀禪，那才是非常危險的。

禪那並不危險，假的觀禪才危險，為什麼呢？通過修習假的觀禪，一個人不能證悟涅槃。無論如何精進，他也不能證得任何的道果。應記得，如果沒有見到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你便修習觀禪，那只是假的觀禪，不是真的觀禪。這種觀禪對你來說是非常危險的。

八定並不危險。如果你修習止禪以作為觀禪的基礎，依靠禪那的定力，進而有系統地修習四界分別觀，你便可以看到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也就是觀禪的目標。這些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是苦諦法及集諦法，也被稱為行法。你必須觀照這些行法為無常、苦及無我。這是真正的觀禪，不是假的。這種觀禪是達到證悟涅槃無為界的聖道及聖果的強而有力助因。

問36：禪師，剛才您舉的例子是阿那含及須陀洹，而且他們對觀禪都很純熟。問題是如果一個人沒有證得任何果位，只是一位凡夫，但是他從初禪到第四禪都很熟練，那麼，在那樣重的業力底下，他可以選擇他要投生的地方嗎？

答36：可以。但是他一定要特別修行四禪中他所喜歡的其中一禪。

有四種成就的基因（iddhipàda四神足），即欲（chanda）、精進（vãriya）、心（citta）和觀（vãma§sa）。「欲」一定要堅強，「精進」一定要堅強，「心」一定要堅強，「觀」一定要堅強，如此它們才是叫做四種成就的基因（四神足）。以這四種成就的基因，如果他特別修行其中一禪，他將會投生到與該禪那相符的梵天界。因此不需要害怕，如果熟練於八定，就可以選擇投生到任何地方。

問37：禪師，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如果禪修者不精通於初禪，但只證得近行定，近行定的業力可以讓他再重生為人和修習觀禪嗎？這項問題尤其是針對無因者及二因者。

答37：可能。這種機會能基於他的善業和意願而發生。

如果他要修習觀禪，那他會獲得修習觀禪的機會，但是不肯定。不肯定是指只修習近行定是不足夠的，他必須也發願成為可以修習觀禪的男人或女人或比丘。沒有愛而只有近行定的業力不可能產生任何生命。基於無明、愛及取，他修習近行定。他有想要成為可以修習觀禪的比丘、男人或天神等的意願，如此他的業力才能夠產生該生命。

無論是發願成為人或天神，例如發願成為可以修習觀禪的人，都沒有問題。這種願望非常重要。

問38：禪師，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如果那人將要投生到他所想要投生的地方，臨終時，有五個速行心生起。五個速行心會決定他去哪裡。這就是說，我們修習近行定或安般念的定，造了這種重業，在臨終時，這五個速行心會決定我們投生到哪裡。我們應該做什麼以便我們能夠在臨終時決定我們要去的地方？

答38：Maraõàsanna javana是臨死速行心。有五個臨死速行心，但它們只是支助因，不是令生因。

有兩種業，即令生業（janakakamma）及支助業（upatthambakakamma）。如果最後五個速行心是善速行心，那肯定導致投生到善趣。但是如果這些速行心是不善的，死後就肯定會投生到四惡趣之一。由於即將產生果報的惡業力，這些臨死速行心變成不善。因此，它們只是支助業，不是令生業。

在臨死速行心還沒有生起之前，他已經累積了善與不善的令生業。這些善業或不善業將會產生結生剎那的五蘊，以及在一生中繼續產生五蘊。

問39：如果是安般念禪定，業力不是問題，但是如果說是近行定，人們如何設法肯定在臨終時是善？如果說有意外發生，如何預防？ 

答39：在那時候他可以再次培育定力，我猜那沒有多大的問題。但是如果他辦不到，我們就說不準。因此，如果害怕這樣的意外，我們便應該努力修行以證悟須陀洹道果，這比較好。

如果有意外，禪那也是不確定的。緣攝受智、生滅智或行捨智可以確保你死後投生到善趣。但是道智則更好。因此，請努力修行以證悟須陀洹道果。

4 慧學釋疑

問40：何謂名法與色法？是所謂心法與色法，或十二緣起之名色一支的名法與色法？又此二色法相同嗎？ 

答40：有關名法（nàma）與色法（råpa）的知識是很深廣的，詳細解釋起來需要很長的時間。若想要清楚地了解它們，你必須徹底地研究《阿毗達摩藏》；在此我只能簡要地回答而已
。名法（精神現象）包括心（citta）與心所（cetasika）。心有八十九種，包括善心、不善心、果報心與唯作心。心所有五十二種，包括：
1. 通一切心的心所，如觸、受、想、思、作意、精進等；
2. 不善的心所，如愚痴、瞋恨、貪欲、邪見等；
3. 美的心所，如信、念、無貪、無瞋、慧根等。
色法（物質現象）有二十八種，包括四大種色及二十四種所造色，如顏色、氣味、食素等。它們可以依照來源而分成四類，即業生色、心生色、時節生色與食生色。
至於十二緣起當中的名色這一支，根據經教的方法，這裡的「名」是指果報心與其相應心所而已，不包括善心、不善心、唯作心與它們的相應心所。這裡的「色」主要是指業生色及由果報心產生的心生色。然而，無可避免地，時節生色與食生色也都包括在內，因為這兩種色法分別由上述兩種色法裡的火界（tejo-dhàtu）與食素所產生。因此這裡的「色」也包含四類色法，所以色法與十二緣起當中名色一支的色是相同的。
問41：五蘊的定義為何？
答41：五蘊就是色蘊、受蘊、想蘊、行蘊及識蘊。色是物質；受是感受；想是內心烙下印象；行包括許多附屬的心理現象（心所）；識就是心。色蘊是十一類物質的集合，即包括過去的、未來的與現在的、內在的與外在的、粗的與細的、低劣的與高尚的、遠的與近的色法。同樣的道理，受蘊是十一類感受的集合；想蘊是十一類內心印象的集合；行蘊是十一類心所的集合；識蘊是十一類心識的集合。
另一種分類法是：二十八種色法是色蘊，其中包括四大種色與二十四種所造色。六種感受是受蘊，即對顏色、聲音、氣味、滋味、觸覺及心理目標的感受；或者樂受、苦受與捨受是受蘊。六種內心印象是想蘊，即對顏色、聲音、氣味、滋味、觸覺及心理目標的印象。除了受與想之外的五十種心所是行蘊。六種心識是識蘊，即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
這只是簡單的介紹。若想深入地了解五蘊，你應當在良師的指導之下詳盡地研學《阿毗達摩藏》，並且透過實際修行止觀去照見它們。
問42：《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及《攝阿毗達磨義論》（Abhidhammattha Sangaha）都提到：修觀禪（vipassanà毗婆舍那）前應具備「慧地」（pa¤¤àbhåmi）
，請問在這禪修中心是否也是如此？
答42：我要引用《諦相應》（Sacca Sa§yutta）的其中一部經：

「諸比丘，由於不了知及不透視四聖諦，你我不斷在這漫長的生死輪迴裡來來去去。

是哪四者？諸比丘，由於不了知及不透視
1．苦聖諦、

2．苦集聖諦、

3．苦滅聖諦、

4．導向苦滅的道聖諦， 

你我不斷在這漫長的生死輪迴裡來來去去。」

因此，如果不了知四聖諦，你就不能解脫生死輪迴。如果要解脫生死輪迴，你應該嘗試去了知四聖諦。怎樣修習以便了知四聖諦？

在《諦相應》有一部經叫做《三摩地經》。在那部經裡，佛陀說：

「諸比丘，培育定。得定後，比丘如實了知諸法。
他如實了知什麼？

1.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
2.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集。』
3. 他如實了知：『這是苦滅。』

4. 他如實了知：『這是導向苦滅之道。』」

如是，佛陀指示培育定以便了知四聖諦。

若人沒有專注的心，他就不能見到究竟法，即：

1．苦聖諦、
2．苦集聖諦、
3．苦滅聖諦、
4．導向苦滅的道聖諦。

我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身體是由許多叫做色聚的微小粒子組成的。請合起眼睛，看你的身體，你看得到這些色聚嗎？現在你不能看到。

但是，專注的心可以看到這些微小粒子──色聚，也可以分析這些微小粒子，直到知見究竟色法。為什麼？專注的心通常與慧根相應。那慧根可以產生明亮及強而有力的光。這叫做智慧之光。

根據《轉法輪經》，五取蘊是苦諦法，即苦聖諦。色法是五蘊之一，所以究竟色法屬於苦聖諦。如果沒有看到究竟色法，你便不能觀照它們為無常、苦及無我。如果你能夠觀照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為無常、苦及無我，這智慧被稱為觀智。

如果沒有知見究竟色法及究竟名法，便不能根據佛陀的教法系統地修習觀禪。 

專注的心是知見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的強力的助因。因此，如果你想要看到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你就應該培育定力。這是佛陀的教導。你可以在《諦相應．三摩地經》（Sacca Sa§yutta, Samàdhi Sutta）裡看到這些指示。(S 2. 1838 菩提比丘翻譯本)
問43：《清淨道論》說，在修習觀禪之前，必須先在「見清淨」（diññhi-visuddhi）的階段清楚地辨識名色法，即八十九心（citta）
、五十二心所（cetasika）、四大（mahàbhåta）及二十四種所造色（upàda råpa）。禪師的意思如何？
答43：這是根據《清淨道論》。我們的意見也是根據《清淨道論》的指示。

究竟色法及究竟名法是苦聖諦（dukkha sacca）。它們的因是苦集聖諦（samudaya-sacca）。苦諦法及集諦法是觀禪的目標。

因此，什麼是觀禪？唯有觀照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為無常、苦及無我才叫做觀智。 
如果沒有看到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你就嘗試修習觀禪，這只是膚淺的修行，不是真正的觀禪。

問44：若禪修者不能徹知名色或緣起，他可能成就「生滅隨觀智」（udayabbaya¤àõa）嗎？
答44：在這裡，名色是究竟名法及究竟色法。它們是苦聖諦，是苦諦法（dukkha-sacca-dhamma）。

無明（avijjà）、愛（taõhà）、取（upàdàna）、行（saïkhàra）及業（kamma）這五個因是苦集聖諦。它們是究竟名色法的因。在《立處經》
（Titthàyatana Sutta）裡，佛陀說緣起也是苦集。

苦諦法與集諦法是觀禪的目標。

若人沒有看到這兩種聖諦就培育生滅隨觀智，他的修行只是膚淺的修行，不是真正的觀禪。為什麼？《清淨道論》引證《無礙解道》（Pañisambhidàmagga）列舉五十種生滅隨觀智。因此在這裡，我要引用《無礙解道》的一段經文：
1. 由於無明集起，色集起（avijjà-samudayà råpa-samudayo）；
2. 由於愛集起，色集起（taõhà-samudayà råpa-samudayo）； 

3. 由於業集起，色集起（kamma-samudayà råpa-samudayo）；
4. 由於食集起，色集起（àhàra-samudayà råpa-samudayo）；
5. 見色蘊之生起亦見生起相（nibbhatti- lakkhaõa§ passanto pi råpakkhandhassa udaya§ passati）。
這是什麼意思？我要在此加以解釋。在生滅隨觀智的階段，有兩種生、兩種滅及兩種生滅。

兩種「生」是：

1. 因緣生（paccayato udaya）
2. 剎那生（khaõato udaya）

兩種滅是：

1. 因緣滅（paccayato vaya）
2. 剎那滅（khaõato vaya）

兩種生滅是：

1. 因緣生滅（paccayato udayabbaya）
2. 剎那生滅（khaõato udayabbaya）

所以，如果你要修習生滅隨觀智，你應該先了知五蘊，也就是究竟名色法。它們是苦諦法。

五蘊一生起就即刻壞滅，所以它們無常。這是剎那生滅。

然後，你應該了知五蘊的因緣生。什麼是五蘊的因緣生？

1. 由於無明生起，五蘊生起。
2. 由於愛生起，五蘊生起。
3. 由於取生起，五蘊生起。
4. 由於行生起，五蘊生起。
5. 由於業生起，五蘊生起。

這叫做因緣生。因此，總共有五種過去因：無明、愛、取、行與業。你在前生累積了這五種過去因，即第二聖諦：苦集聖諦。

現在五蘊的集是在過去世，不是在現在世。但是如果你在今生累積這五種因，它們將成為未來五蘊的因。所以，如果你能辨別過去的五種因，即無明、愛、取、行及業，那麼我們可以說你了知苦集。但你必須再次觀照：由於五種過去因生起，現在五蘊生起。你應該設法了知這種因果關係。

在這五種因之中，業是非常重要的。什麼是業？《發趣論》（Paññhàna）的「業緣篇」（kamma- paccayapabba）提到，行的業力稱為業。

什麼是行？你已經在其中一個前世累積了善行。是哪一種善業？我們不能準確地說。如果你修習觀禪及辨識緣起，在那時候，你會準確地了知。那些善行是布施，或持戒，或修禪，例如慈心觀、安般念及觀禪的善業。你必須回溯至苦的集，以了知哪一種善業產生這一世的五蘊。

我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的菩薩悉達多太子在過去世累績了許多波羅蜜，即許多善業。在這些善業之中，還未達到慈心禪那的慈心善業，尤其是慈心禪那之前的近行定，產生他最後一生的五蘊。雖然他累績了許多波羅蜜，許多善業，這些都不是產生其五蘊的業。在這些善業之中，唯有慈心禪那之前的近行定產生他最後一生的五蘊。

因此，同樣地，你也必須設法了知你的善業。你必須知見哪一種善業？你已經累績了許多業。在這麼多業當中，只有一種業的業力產生你今生的五蘊。由於該業生起，現在五蘊生起。如果你如此知見，我們可以說你是看到因緣生。

同樣地，也有因緣滅。因緣滅是指無明、愛、取、行與業這五種因會在你證得阿羅漢道時滅盡無餘。因此，如果無明、愛、取、行與業這五種因由於阿羅漢道智（arahatta magga¤àõa）而滅盡無餘，五蘊也會在般涅槃時滅盡無餘。了知因緣滅的智慧叫做因緣滅智。

因此，因緣生智及因緣滅智兩者合起來叫做因緣生滅智（paccayato udayabbaya¤àõa）

因此，有兩種生滅智：

1. 因緣生滅智（paccayato udayabbaya¤àõa）
2. 剎那生滅智（khaõato udayabbaya¤àõa）

如果沒有看到究竟色法、究竟名法及它們的因，你便不能培育生滅智這一項觀智。

問45：禪師，有人跟我說，有些人引用《法句經》說佛陀說「沒有無定的慧，沒有無慧的定」
。也有些人說修習觀禪時他們就有了定力，所以不需要修習止禪；也說那些只修止禪的人也就是在修習觀禪。因此，請禪師定義《法句經》的這句偈頌。

答45：請給我看一看你剛提到的偈頌。我不記得全部的偈頌，但如果我看到，我便可以詳細地解釋。

這可以說是止禪和觀禪互相配合。在《增支部》（Aïguttara Nikàya）裡有一部經叫做《雙連經》（Yuganandha Sutta），它談到比丘怎樣止觀互相配合地修習。

例如，一位比丘進入初禪，這是止禪。從禪那出定，他觀照初禪名法為無常、苦、無我，這是觀禪。

再次，他進入第二禪，這是止禪。從禪那出定，他觀照禪那法為無常、苦、無我，這是觀禪。如此止禪和觀禪互相配合。他以同樣的方法修習剩餘的禪那。這種修法在《增支部．雙連經》有提到。

根據《諦相應．三摩地經》，另一種解釋法是專注的心可以如實了知究竟法。如果比丘培育定，他專注的心能夠知見四聖諦。這是自然的。因此，定力和觀智俱生。

同樣地，如果我們觀照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為無常、苦及無我，此時定也會生起，這是剎那定，我們已經解釋過這種定。

不過，沒有定就不能知見究竟名色法及它們的因，如此就不能觀照它們為無常、苦及無我。因此，定也是很重要的。

問46：今生貧窮、多病的果報跟過去世有關嗎？如果有，是不是宿命論，或是常見？
答46：對於這件事，你必須分辨人道生活與天道、地獄道生活的差別。天道與地獄道稱為業果生活地（kammaphalåpajãvibhåmi），意即該道的眾生透過業力的果報而得到其生活。人道則稱為精進果生活地（uññhànaphalåpajãvibhåmi），意即人道的眾生透過精進的結果而得到其生活。由於過去世業力的緣故，天道與地獄道的眾生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自然就得到快樂或痛苦的生活。人道的眾生則不同，他們的生活不只與過去世的業力有關，也受到今世的努力與智慧影響。因此，業力、努力與智慧是決定人生幸福的三項因素。
就以你所提到的貧富問題為例，如果一個人有發財的善業力成熟，並且付出足夠的努力與運用智慧，他能夠變成大富翁並且享用自己的財富。
然而，如果一個人只是有發財的善業力成熟，但是不付出努力，也不運用智慧，那麼即使得到了大量的財富，他也無法保有，終究會失去財富而變得貧窮落魄。生在佛陀時代的大富長者子（Mahàdhanaseññhãputta）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與妻子都各得到多達八億元的遺產；然而，後來他們失去了所有的財富而變成乞丐。除此之外，儘管他有足夠的善業力，能支持他在那一世就證得阿羅漢果，但是由於他不付出努力與運用智慧來修行佛法，所以他一直到死亡都還只是一個可憐的凡夫。
如果一個人沒有致富的善業力成熟，但是付出努力與運用智慧去賺錢，他無法變成富翁，但是仍然能享有某種程度的舒適生活。由此可知，努力與智慧比業力更重要。
有一個關於三條魚的故事，能給予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從前，有個漁夫在恆河捉到三條魚。這三條魚當中，一條相信努力，一條相信業力，另一條相信智慧。相信努力的那條魚認為自己單靠努力就能逃脫，因此牠一再地奮力跳躍，企圖掙脫漁網。漁夫被牠激怒了，就用划船的槳狠狠地打牠，把牠打死了。相信業力的那條魚認為如果自己有逃脫厄運的善業力，該業力會自動地產生果報；因此牠靜靜地躺在甲板上，等待好運自動來臨，一點也不想付出任何努力。第三條魚相信智慧，牠認為自己能採取理智的行動而逃脫，因此牠一直觀察周遭的情況，留意適合採取行動的時機。
漁夫將船划向岸邊。當船接近岸邊時，他一腳跨上岸，另一腳還留在船上，那時他無意中讓漁網打開了一道隙縫。那條相信智慧的魚把握這稍縱即逝的良機，迅速地從那道隙縫中跳出漁網，落入水中，並且立刻游回恆河去。
由這個故事的啟示，我們可以了解智慧是這三項因素當中最重要的。
至於生病，有四項可能的因素，即業力、心理、時節（火界）與食物；因此並不是所有疾病都由業力造成。佛教是分辨道理的（vibhajja-vàda），教導人有因才有果；沒有因就沒有果。如此的因果正見既不是宿命論，也不是常見。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命運已經完全註定，無法改變，那麼你就是宿命論者。

在此我要提出《阿毗達摩藏》對正性定法、邪性定法與不定法之間的差異的解釋。

正性定法（sammattaniyata dhamma）：四聖道是立刻擁有果報的正性定法。它們產生的果報──四果智──緊接著它們之後生起。在道智與果智之間沒有間隔。這是四聖道智這些出世間法的運作法則。其結果是固定的。因此它們稱為正性定法。

邪性定法（micchattaniyata dhamma）是擁有無間果報的五重業〔五逆罪〕，以及果報固定的邪見。

「果報固定」是指在死亡時那些業肯定會即刻產生果報，沒有任何其他作法能夠壓制它們以產生自己的果報。即使造業者建造一座猶如須彌山那麼大的金塔，或一間佈滿珍寶、有如一個世界那麼大的住所，或使得該住所住滿了眾比丘與佛陀本人，再一輩子都供養他們四資具，他都不能避免此業的果報。（《殊勝義註》）

註釋指出也屬於定（niyata果報固定）的邪見是：

1. 無因論者所持的邪見；

2. 無作為論〔業力無效論〕者所持的邪見；

3. 斷論者所持的邪見。

如果他們不捨棄這些邪見，即使是一百尊或一千尊佛也不能夠使得他們開悟。

不定法（aniyata dhamma）：剩餘的善法、不善法與不定法，無論是欲界、色界或無色界的，都沒有固定的果報。

根據佛陀的教導，當一個業力成熟而且即將結成果報時，那業力的果報是決定的、無法改變的；但是當一個業力尚未成熟時，它的果報是尚未決定的、可以改變的。摩訶目犍連尊者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在他般涅槃之前，他在過去某一生中企圖殺害父母的惡業力成熟了，因此他被痛打到全身的每一塊骨頭都粉碎。即使他已經證得阿羅漢果，仍然無法改變這種惡報。然而，由於他已經斷盡一切煩惱，所以除了當生已經成熟的那些業力之外，其他所有的業力都不能產生果報。般涅槃之後他就解脫了生死輪迴。
如果你相信你的前世和今世是同一個人，意即同樣的那個人從前世生到今世來，或者你相信有一個靈魂從一世投生到另一世，那麼你就是有常見。根據佛陀的教導，沒有靈魂或自我存在。你的前世是由剎那生滅的名色法構成的，你的今世也是由剎那生滅的名色法構成的，它們是不同的。沒有一個不變的「你」或人存在。然而，過去世累積的業力產生今世的五取蘊，它們之間有因果關係，而不是完全不相關的。因此佛教既不是宿命論，也不是常見。
問47：請問禪師，修完止禪與觀禪的修行者應該再修習其他法門或重複練習止禪與觀禪？若是重複，他應該先從哪個階段複習？或可以隨心所欲，想複習哪個階段都可以？或有一定的原則？請禪師慈悲開示。
答47：根據佛陀的教導，只有在證得阿羅漢果之時，觀禪才算修完；在你成為阿羅漢之前都必須繼續修行止禪與觀禪。《相應部．七處善經》（Sa§yutta Nikàya, Sattaññhànakusala Sutta）中說：每一位阿羅漢都經常將心安住於三種修行法當中的一種，即依照十八界、十二處或緣起而觀照行法為無常、苦或無我。註釋稱這三種修行法為「經常住處」（satata-vihàrã）。此外，阿羅漢也修行止禪與觀禪，以受用禪那中的安樂住處與果定中的涅槃樂。若阿羅漢想入滅盡定，他必須循著一定的次第修行止禪與觀禪。
有些禪修者已經練習了觀禪的所有重要課程，因而聲稱自己已經修完觀禪。其實那樣說是不正確的。他們必須一再重複地修行止禪與觀禪，並且以聖典中的教理謹慎地檢查自己的禪修體驗。通常需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如此複習與檢查，才能確定自己的情況，因此向別人炫耀自己的禪修成果是不恰當的。一般而言，有兩種複習觀禪的方法：一種是從生滅隨觀智開始複習；另一種是從自己還觀照得還不夠清晰的階段開始複習。複習時很重要的原則是必須依照佛陀所教導的止禪與觀禪修法方法正確地實行。
問48：何謂法眼淨？什麼是初果？
答48：在《轉法輪經》及其他某些經中，例如《長爪經》，法眼（dhammacakkhu）是指須陀洹道（sotapattimagga）而言；在另外一些經中，法眼是指阿那含道（anagami- magga）而言。
在《轉法輪經》裡，憍陳如尊者的法眼是須陀洹道智。在《梵命經》裡，梵命婆羅門的法眼是前三個果智。在《羅侯羅教誡經》裡，羅侯羅尊者的法眼是四道智與四果智。

須陀洹（Sotapanna）是證悟涅槃的四類聖者當中的第一類。「須陀」（Sota）意為「流」，即指聖者之流；「阿洹那」（apanna）意為「進入」。因此須陀洹的意思是入流，即進入聖者之流的人。

問49：如果自己感到自己的貪愛、瞋恚與痴迷都消滅了，那他是否可以宣稱自己是阿羅漢？或者如何自行驗證？
答49：我們必須了解煩惱有三個層次，即：
1. 潛伏性的煩惱（anusaya kilesa）：潛藏在名色相續流當中，沒有在心中顯現出來的煩惱。
2. 困擾性的煩惱（pariyuññhàna kilesa）：浮現在心中、造成困擾的煩惱。
3. 違犯性的煩惱（vãtikkama kilesa）：促使人造作不善的身業或語業的煩惱。
阿羅漢必須完全滅除這三層次的煩惱。就凡夫而言，當心中沒有煩惱生起時，他可能會感到自己的煩惱都消滅了。然而，那種境界可能只是因為困擾性的煩惱與違犯性的煩惱暫時被強有力的觀智或禪那降伏而已，實際上他還未證得聖道智，還有潛伏性的煩惱存在。只要還有潛伏性的煩惱存在，遇到誘發的因緣時，困擾性的煩惱與違犯性的煩惱可能再度生起。
大龍大長老（Mahànàga Mahàthera）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他是法施阿羅漢（Dhammadinna arahant）的老師，已經修行止禪與觀禪超過六十年以上，然而他還是一個凡夫（puthujjana）。雖然他還是一個凡夫，但是由於強而有力的止觀禪修力量，所以在長達六十年的時間裡他的心中都沒有煩惱生起，而且他持戒非常清淨、嚴謹。由於這些緣故，他認為自己已經證得阿羅漢果。
有一天，他的學生法施阿羅漢坐在自己的日間住處，心裡想：「我們住在伍加瓦里卡（Uccavalika）的老師大龍大長老是否已證得最究竟的沙門果位呢？」於是他照見到他的老師還是一個凡夫，而且知道若他的老師不了解這項事實的話，那麼他一直到死亡都還只是一個凡夫。於是他以神通力飛到老師的日間住處，頂禮老師並且執行對老師的義務之後，他坐在一旁。大龍大長老問說：「法施賢友，你為什麼忽然來到這裡？」法施阿羅漢回答說：「尊者，我想來問一些問題。」大長老說：「問吧，賢友，我會盡自己所知道的來回答你。」於是法施阿羅漢問了一千個問題，大龍大長老毫不遲疑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
法施阿羅漢稱讚老師說：「尊者，您的智慧真是敏銳。您在什麼時候達到如此的境界？」大長老回答說：「六十年以前。」法施阿羅漢問說：「尊者，您修行禪定嗎？」大長老回答說：「賢友，禪定並不困難。」法施阿羅漢說：「尊者，那麼就請您變出一頭大象來吧。」大長老就變出一頭全身純白色的大象。法施阿羅漢又說：「尊者，現在就讓那頭大白象兩耳向外伸張，尾巴直豎，長鼻伸入口中，發出驚天動地的怒吼聲，向您直衝過來吧。」大長老照著他所說的一一地變現了。然而，當他看到那頭凶猛的大白象朝著自己飛奔過來的恐怖景象時，他跳了起來，拔腿就跑。法施阿羅漢伸手捉住老師的袈裟邊緣，說：「尊者，諸漏已盡的人還會膽怯嗎？」
這時大長老才了解自己還只是一個凡夫。他跪了下來，說：「法施賢友，請幫助我。」法施阿羅漢說：「尊者，不要擔心，我正是為了要幫助你才來的。」於是他為老師講解一種禪修業處。大長老領受了業處之後，向行禪的道路走去。當他走到第三步時，就證得了阿羅漢果。
因此，向別人聲稱自己的成就是不好的，因為你很可能會像大龍大長老那樣高估了自己。你最好能依照佛陀的教導謹慎地檢查自己。例如：須陀洹聖者完全滅除了身見、懷疑、嫉妒、慳吝與戒禁取見。他對佛、法、僧三寶具足不可動搖的信心。他持戒清淨，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絕不願故意犯戒，即使是在夢中亦然。有時他會無意中在身、口、意方面犯過錯，但是他會坦白地認錯，絕不會隱瞞自己的過失。由於他已經透徹地了知緣起及行法的無常、苦、無我本質，因此他徹底地滅除了認為有靈魂或自我的邪見。無知的人誤認為有兩種「我」，即至上我與生命我。至上我（parama-atta）是指造物主；生命我（jãva-atta）是指由一生轉世到下一生的我或死後斷滅的我。須陀洹聖者斷除了這兩種我見。因此，如果你有時會生起犯戒的心，或懷疑三寶，或相信名色法是你或你所有，或者你相信有創造世界的造物者，那麼你就不可能已證悟須陀洹果，更不用說阿羅漢果。
斯陀含聖者將貪、瞋、痴的力量減弱。阿那含聖者滅除了瞋恚與欲界的貪愛，因此他不會再生氣、憂愁或害怕，也不會對感官享樂有任何執著。即使是在家人，當他證悟阿那含果之後，他自然就放棄金、銀、錢、寶等物。因此，如果你還會生氣、憂愁或害怕，或者你還接受金錢等，你就不可能已證得阿那含果。當你的六根接觸到可愛的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時，如果還有絲毫的愛著生起，你就不可能已證得阿那含果。當你的六根接觸到可厭的六塵時，如果還有絲毫的惱怒生起，你也不可能已證得阿那含果。
阿羅漢已經完全滅除了其餘的一切煩惱，包括驕慢、掉舉、無明、昏沉與睡眠在內。他對生命沒有絲毫的留戀。他的諸根安詳寧靜，了無瑕疵。他經常照見行法的無常、苦、無我本質；唯有在他注意概念法時，才會知道「這是男人、女人、父親、兒子……」。因此，如果你還貪愛自己的生命或對自己的成就感到驕傲，你就不可能已證得阿羅漢果。如果你不具足持續不斷地經常照見行法為無常、苦、無我的強有力正念，你就不可能已證得阿羅漢果。
以上所說的只是自我檢驗的一些例子而已，你應當在良師的指導之下，詳盡地研究上座部聖典，以便徹底地了解如何驗證自己的禪修體驗。
問50：何謂正念？有正念之時必有正知嗎？
答50：有四種正念（sati），即：
1. 身念處：對身憶持不忘；
2. 受念處：對受憶持不忘；
3. 心念處：對心憶持不忘；
4. 法念處：對法憶持不忘。
因此正念就是將心安住於身、受、心、法這四種目標，對它們明記不忘失。
正念的特相（或相）是沉入目標，猶如石頭沉入池中一般，而不會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空心葫蘆一樣。正念將自己本身與相應的名法沉入禪修的目標。當你修行安般念時，你的正念必須沉入氣息中。
正念的作用（或味）是不忘記禪修的目標；它持續不斷地將心保持於目標。
正念的現狀（或現起）是守護著心或守護著禪修目標，使煩惱無隙可入，因此與正念相應的心理狀態不會受到煩惱壓制。正念的另一種現狀是使注意力與目標正面相對。
正念的近因（或足處）是對禪修目標強而穩固的想或四念處。
有四種正知，即：
1. 有益正知（sàtthaka sampaja¤¤a）：了解一項行動是否有善法之利益的智慧；
2. 適宜正知（sappàya sampaja¤¤a）：了解一項行動是否適合做的智慧；
3. 行處正知（gocara sampaja¤¤a）：經常專注於修行止禪的智慧；四十種止禪業處都包括在內；
4. 不痴正知（asammoha sampaja¤¤a）：了知究竟名色法、名色法之因緣及它們無常、苦、無我三相的智慧；這包括所有的觀禪。
正念通常與正知（sampaja¤¤a）同時生起。正知就是智慧或觀智。當禪修者的正念與正知都強而有力時，修行止禪與觀禪就容易成功。
在禪修的過程中，正念強的時候，定力就會強。當正念與定力強的時候，正知也會強。相反地，正念弱的時候，定力就會弱。當正念與定力弱的時候，正知就無法生起。這就是為何佛陀在《諦相應．三摩地經》（Sacca Sa§yutta, Samàdhi Sutta）中開示說：
「諸比丘，你們應當培育定力。有定力的比丘能如實地了知諸法。」
由此可知，定力是正知（智慧）生起的直接因素。然而，沒有正念的話定力就無法生起。這就是為何當正念與定力弱的時候正知就無法生起的理由。
問51：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禪修者？ 

答51：要成為一個好的禪修者，最重要的是要立定正確的禪修目標。如果禪修的目標正確，你的禪修態度也就正確。如此就能一直走在正道上，不會被誤導而走入歧途。那麼，禪修的正確目標是什麼呢？佛陀在親自授人比丘戒的許多場合裡清楚地宣示了禪修的目標。他說：
「善來，比丘。法已善說，堅持梵行以究竟離苦。」
因此，究竟離苦就是你禪修的正確目標。要達到此目標，你必須滅除一切煩惱，因為煩惱是苦的原因。有十種煩惱，即貪欲、瞋恨、愚痴、傲慢、邪見、懷疑、昏沉、散亂、無慚、無愧。你必須謹記在心：你的任務就是要將這些煩惱徹底滅除。然而，在你的禪修力量還不夠強之前，至少你應當努力避免受到這些煩惱控制。
要滅除一切煩惱就必須修習戒、定、慧三學。不過，在禪修的路上有許多陷阱與岔路；如果不小心謹慎，你可能會由於修行上的部分成就而落入煩惱的陷阱及走上歧途。這就是佛陀之所以開示《小心材譬喻經》（Majjhima Nikàya, Cåëasàropama Sutta）的緣故。他開示說：
「在此，某個族姓之人基於信心，捨離家居生活而出家，心裡想：『我遭受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之害，我是苦的受難者、犧牲者。這一切眾苦的終點必定能被了知。』如此出家之後，他得到供養、恭敬與名望。他樂於那供養、恭敬與名望，而且認為目標已經達成。由於這個緣故，他如此地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我擁有供養、恭敬與名望，而其他那些比丘則默默無聞、微不足道。』所以他不激發修行的意願，也不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供養、恭敬與名望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他退縮與懈怠。我說這個人就像需要心材而找到一棵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卻忽略大樹的心材、邊材、內樹皮與外樹皮而砍下樹枝與樹葉，認為它們就是心材而帶走的人。如此，無論此人將它們用在哪一種必須用心材來做的工作上，他的目標都將無法達成。」
這是《小心材譬喻經》當中提到的第一種禪修者，由於他對供養、恭敬與名望感到驕傲自滿，所以他落入煩惱的陷阱與走上歧途，因而無法達到禪修的真正目標。接著佛陀開示第二種禪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養、恭敬與名望。他不樂於那供養、恭敬與名望；他的目標尚未達成。他不因此而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而是激發修行的意願，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供養、恭敬與名望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既不退縮也不懈怠；於是他得到戒行的成就。他樂於那戒行的成就而且認為目標已經達成。由於這個緣故，他如此地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我持戒清淨，品行良好，而其他那些比丘則持戒不清淨，品行惡劣。』所以他不激發修行的意願，也不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戒行的成就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他退縮與懈怠。」
佛陀說這種禪修者就像將外樹皮誤認為是心材的人。由於他對戒行的成就感到驕傲自滿，所以他落入煩惱的陷阱與走上歧途，因而無法達到禪修的真正目標。接著佛陀開示第三種禪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養、恭敬與名望。他不樂於那供養、恭敬與名望；他的目標尚未達成……他得到戒行的成就。他樂於那戒行的成就，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不因此而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而是激發修行的意願，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戒行的成就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既不退縮也不懈怠；於是他得到定力的成就。他樂於那定力的成就，而且認為目標已經達成。由於這個緣故，他如此地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我能夠專注，心力集中，而其他那些比丘則不能專注，心神渙散。』所以他不激發修行的意願，也不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定力的成就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他退縮與懈怠。」
佛陀說這種禪修者就像將內樹皮誤認為是心材的人。由於他對定力的成就感到驕傲自滿，所以他落入煩惱的陷阱與走上歧途，因而無法達到禪修的真正目標。接著佛陀開示第四種禪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養、恭敬與名望。他不樂於那供養、恭敬與名望；他的目標尚未達成……他得到戒行的成就。他樂於那戒行的成就，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得到定力的成就。他樂於那定力的成就，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不因此而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而是激發修行的意願，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定力的成就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既不退縮也不懈怠；於是他成就知見。他樂於那知見，而且認為目標已經達成。由於這個緣故，他如此地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我具有知見地生活，而其他那些比丘則沒有知見地生活。』所以他不激發修行的意願，也不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知見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他退縮與懈怠。」 

佛陀說這種禪修者就像將邊材誤認為是心材的人。由於他對知見的成就感到驕傲自滿，所以他落入煩惱的陷阱，因而無法達到禪修的真正目標。註釋解釋說：這裡所說的「知見」是指天眼通而言，即能見到平常人無法看見的微妙色法的能力。然後佛陀開示第五種禪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養、恭敬與名望。他不樂於那供養、恭敬與名望；他的目標尚未達成……他得到戒行的成就。他樂於那戒行的成就，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得到定力的成就。他樂於那定力的成就，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成就知見。他樂於那知見，但是目標尚未達成。他不因此而讚美自己與輕視別人，而是激發修行的意願，付出精進以求達到比知見更高超與殊勝的其他境界，既不退縮也不懈怠。」
這種禪修者不因為上述的種種成就而感到驕傲自滿，他不落入煩惱的陷阱，一直走在正道之上，繼續有系統地修行止禪與觀禪。最後他達到禪修的真正目標，因此經上說：
「藉著以智慧來徹見，他滅除了諸漏。」
「諸漏」是「諸煩惱」的同義詞。這句經文的意思是：他以阿羅漢道智徹底地滅除了一切煩惱。佛陀如此地描述這種禪修者：
「我說這個人好比是需要心材、找尋心材、四處尋求心材而找到一棵具有心材的聳立大樹，只砍下大樹的心材，知道它是心材而帶走的人。如此，無論此人將它用在哪一種必須用心材來做的工作上，他的目標都能達成。」
然後佛陀以這段話來總結他的開示：
「所以，此梵行生活不以供養、恭敬與名望作為它的利益，不以戒行的成就作為它的利益，不以定力的成就作為它的利益，不以知見作為它的利益，而以此不可動搖的心解脫作為它的目標、心材與終點。」
註釋解釋說：所謂「不可動搖的心解脫」是指阿羅漢果而言。阿羅漢果是上面所說阿羅漢道智的結果。因此，如果你真誠地效法本經所說第五種禪修者的模範，終有一天你也能滅除一切煩惱，成就此不可動搖的心解脫，究竟脫離一切苦。這就是成為好的禪修者之方法。
問52：女眾修行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答52：在修行上各人有各人不同的障礙。我們無法說哪些障礙單是女眾才有，男眾沒有。無論男眾或女眾，都有智慧利的人。因此在佛陀的弟子當中，不但男眾方面有上首弟子，女眾方面也有上首弟子。無論你是男人或女人，都必須精勤修行以克服欲貪、瞋恨、昏沉與睡眠、掉舉與追悔、懷疑這五蓋，你的禪修才能有成就。

問53：初果聖人只剩七次人天往返。如果這七世都不用功，能解脫嗎？
答53：由於初果聖者已經以須陀洹道智透徹地了知四聖諦，因此他們不可能不精進修行。
問54：純毗婆舍那法能修到阿羅漢嗎？
答54：是的，如果正確地依照佛陀所教導的方法而修行的話，純毗婆舍那法也能修到阿羅漢。這種阿羅漢稱為純觀行阿羅漢，通常他們必須從四界分別觀開始修行。
5 學佛群疑

問55：請問禪師對屍體捐給醫院解剖做實驗的看法如何？會不會對下一世投生善道有影響？
答55：將屍體捐給醫院是一種弱的善業；儘管是弱的善業，但是仍然是很有利益的，因為即使是尚未行善之前確定要行善的動機都能帶來善報。聖典中也提到：`Kusalesu dhammesu cittupàdamattampi bahupakàra§ vadàmi'──「我說，就善法而言，即使只是出現在心中都是很有利益的。」確定要布施某物的動機是善的前思（pubbacetanà）。一個人在布施之前生起善的前思即使只是五分鐘之久，心中也已經累積了許多善業；這些善業能產生善報。有三種思，即造業前的思、造業時的思與造業後的思。這三種思都能在業力成熟時產生果報。
如果一個人對生命還有執著，而且他想要在死後捐獻自己屍體的那個善前思在他臨死時成熟，那麼該善業力能造成他來世投生於善道。然而，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非常小，因為這種善業的力量很弱，通常要到未來的某一世才能成熟。
問56：請問禪師，有些人天生有陰陽眼，能看到鬼道眾生，甚至在有人往生時能看到死者的氣只有呼，而沒有吸。請問此人是否前生曾修行禪法呢？
答56：這種能力稱為「業生通」，意即由業力所產生的特殊能力；該業力可能是他們在過去世禪修的業所產生。也可能由於他們剛從天界或梵天界投生到人間來，因此能看到一般人見不到的事物。
問57：請問禪師：植物人還有心嗎？
答57：由於植物人依靠機器來維持生命現象，因此很難說他是否還有心。
問58：請問禪師對為亡者作功德的看法？若有作用，其作用有多大？
答58：在《長部．教授尸伽羅經》（Dãgha Nikàya, Sigàlovàda Sutta）裡提到：作子女的人有義務要行善並且將功德迴向給過世的父母親。
在《增支部》（Aïguttara Nikàya）的《生聞婆羅門經》（Jàõussoõibràhmaõa Sutta）中提到，除了阿羅漢之外，每一個眾生死亡之後都會投生到五趣當中的某一趣。五趣就是天趣、人趣、餓鬼趣、畜生趣、地獄趣；阿修羅則是餓鬼趣裡的一種。在這五趣當中，只有餓鬼趣裡的一種餓鬼能因為他人迴向功德而獲得利益，其他的都不能。這種餓鬼稱為「他施活命餓鬼」（paradattåpajãvika-peta），意即他們依靠別人迴向功德而生活。
如果一個人死後投生於天趣或人趣，他會依照自己過去所造而已經成熟的善業力而享受那一趣的樂報；如果一個人死後投生於畜生趣、地獄趣或投生作「他施活命餓鬼」以外的其他種餓鬼，他會依照自己過去所造而已經成熟的惡業力而遭受苦報。在這些情況下，他都無法由於前世的親朋好友迴向功德給他而獲得利益。該功德的利益只有行善者自己能受用而已。
「他施活命餓鬼」獲得別人迴向的功德之後有兩種結果：一種是在餓鬼趣中享受快樂；另一種是脫離餓鬼趣。會得到哪一種結果決定於他自己的業及所受到功德的強弱。我將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在古時候，難提迦（Nandaka）是頻伽羅王（King Piïgala）的將軍，他持有斷見，死亡後投生為「他施活命餓鬼」。他的女兒優陀羅（Uttara）是須陀洹，布施前來托缽的阿羅漢比丘食物，並且將功德迴向給父親難提迦。已轉世為「他施活命餓鬼」的難提迦呼喚出「善哉！」（sàdhu）來隨喜優陀羅的功德。由於此善業的力量，他在餓鬼趣中享受猶如天界一般的快樂達到六個月之久。六個月之後他在餓鬼趣的生命結束，由於斷見的緣故，接著他投生到地獄去。
另一個例子是頻毗娑羅王（King Bimbisàra）過去世的親戚。他們在毗婆尸佛（Vipassã Buddha）的時代是國王御廚裡的廚師，負責調理供養毗婆尸佛與十萬位比丘的食物。然而，他們自己先享用了那些食物，然後才供養給佛陀與僧團。由於這項惡業的緣故，死後他們投生於地獄
。在地獄經過一段長久的時間之後，他們投生為「他施活命餓鬼」。
當拘樓孫佛（Kakusandha Buddha）出現於世間時，他們來請問佛陀何時他們才能脫離餓鬼趣。拘樓孫佛要他們問下一尊佛──拘那含牟尼佛（Konàgamana Buddha）。他們等待了一段很長久的時間，直到拘那含牟尼佛出現於世間，就去請問同樣這個問題。拘那含牟尼佛要他們請問下一尊佛──迦葉佛（Kassapa）。他們又等待了一段很長久的時間，直到迦葉佛出現於世間，他們就來請問同一個問題。迦葉佛告訴他們說：他們將在喬達摩佛（Gotama Buddha）的時代脫離餓鬼趣。於是他們等待喬達摩佛出世，又經過了一段很長久的時間。
到了我們的佛陀──喬達摩佛──的時代，這些餓鬼過去世的親戚頻毗娑羅王供養竹林精舍（Veëuvana）給佛陀與僧團，但是他並沒有將功德迴向給他的親戚。這些餓鬼得不到他們長久以來期盼的功德，由於熱切盼望早日脫離餓鬼趣的痛苦，他們夜晚時就在頻毗娑羅王的御花園裡發出恐怖的大聲哀嚎。頻毗娑羅王感到非常恐懼，第二天早晨就去請問佛陀這件事情。佛陀告訴他這些餓鬼的故事以及幫助他們的方法。於是頻毗娑羅王供養佛陀與僧團食物與資具，並且將功德迴向給那些餓鬼。為什麼他需要再做新的善業然後才迴向呢？因為只有造完善業後立刻做的迴向才對「他施活命餓鬼」有幫助。當頻毗娑羅王迴向功德給他們時，這些餓鬼非常歡喜，並且呼喚出「善哉」（sàdhu）以表達隨喜。由於他們的惡業力已經即將窮盡，所以在隨喜之後他們就脫離餓鬼趣而投生到天趣去了。
了解迴向功德能造成這兩種結果之後，我們都應當布施、持戒、修行止禪與觀禪，並且將這些善業的功德迴向給已經過世的親友。
問59：請問禪師對肉身不壞的看法？那是修行的目標嗎？
答59：佛陀開示說：眾生的心願能夠由於其清淨的戒行而達成。那些肉身不壞的人可能在當生或過去某一生中曾經持戒清淨；以清淨的戒行為基礎發願死後屍體不腐爛。當那個善業力成熟時，他們的肉身就能在死後很久都還不腐壞。
在緬甸就有這樣的一個例子。有人發現有一個女人的屍體經過很長久的時間都還是完好如初，沒有腐壞的跡象。然而那個女人在世時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也沒有持守戒律。在這種情況下，她的肉身不壞可能是由於過去某一生中持戒清淨與發願的緣故。
然而，長遠地來說，他們的屍體終究還是會毀壞與消失的，因為「諸行無常」；包括色身在內的一切行法都是無常的。無論如何，這絕不是修行的目標。修行的目標是要滅除一切煩惱，證得究竟離苦的境界──涅槃。
問60：據說佛陀對當時的信眾所開示的大都是從施論、戒論、生天之論開始，然後觀察信眾的根器，給予開示諸欲的過患，及苦集滅道之諸佛本真。請告訴我怎樣布施才能獲得好福報？怎樣持戒才能不受地獄惡道燒烤，享有大功德？升天之論是什麼？諸欲的過患是什麼？ 

答60：這種教法稱為「次第說法」（anupubbikathà）。佛陀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以這種系列來說法。對於戒與定都已達到清淨的比丘，佛陀直接教導觀禪；最初的五比丘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他們都證得須陀洹果之後，佛陀為他們開示《無我相經》，單純只教導觀禪，沒有談到戒與定。對於持戒已達到清淨，但是定力還不夠強的比丘，佛陀就從禪定的修行方法開始教起，《小空經》（Cåëasu¤¤ata Sutta）就是一個例子。在《小空經》裡，佛陀教導世間的八定及滅盡定。對於持戒還未清淨的人，佛陀就從戒開始談起，例如《意願經》（âkaïkheyya Sutta）。對於需要聽聞布施論、持戒論、天論等的人，尤其是對於在家居士，佛陀才開示「次第說法」。
至於獲得好福報的布施方法，《中部．布施分別經》（Majjhima Nikàya, Dakkhiõàvibhaïga Sutta）提供我們許多這方面的知識。在那部經中佛陀列舉十四種對個人的布施，從對佛陀的布施談到對沒有道德的人的布施，乃至對畜生的布施。每一種布施都有它的利益，但是接受者的德行愈高，布施所帶來的利益就愈大。再者，即使布施給同一類的接受者，其利益還依照布施者的動機而有不同：例如，以不期待回報的清淨心所作的布施利益高過以期待回報的不清淨心所作的。
布施可以由於布施者或接受者或雙方的清淨德行而得到淨化。淨化了的布施能帶來殊勝的利益；因此，若想由布施中獲得殊勝的果報，應當具足五項條件：
1. 布施者戒行清淨；
2. 所布施之物以正當的方法取得；
3. 布施者的心清淨無染（不期望回報）；
4. 布施者對業果法則具有堅強的信心；
5. 接受者也是戒行清淨。
具足這五項條件的布施能夠產生很大的果報。然而，佛陀並不十分稱讚這種布施，因為這種布施還會造成未來的投生。只要還有投生，就肯定還有老、病、死、愁、悲、苦、憂、惱。佛陀讚歎另一種布施。他在《布施分別經》中如此開示：
「諸比丘，當一位阿羅漢以清淨無染的心，相信業果的殊勝，布施如法取得之物給另一位阿羅漢，那麼此布施是世間所有布施當中最崇高的一種。」
這種情況有五項條件：
1. 布施者是阿羅漢；
2. 所布施之物以正當的方法取得；
3. 布施者具有清淨無染的心；
4. 布施者對業果法則具有堅強的信心；
5. 接受者也是阿羅漢。
這種布施不會產生未來世的投生，也就不再會有老、病、死、愁、悲、苦、憂、惱。這就是佛陀讚歎說這種布施最崇高的理由。
然而，如果布施者還未證得阿羅漢果，他如何能行這種布施呢？在《難陀母經》（Nandamàtà Sutta）中，佛陀教導兩種可行的方法：當布施者與接受者雙方都已經遠離貪、瞋、痴，或者當雙方都在為了滅除貪、瞋、痴而精進修行。這種布施也可以算是最崇高的。這種情況乃是布施者在行布施時修行觀禪，觀照自己的名色法、接受者的名色法及布施品的究竟色法都是無常、苦、無我的；他還必須觀照布施前、布施時與布施後的善名法也是無常、苦、無我的。這種布施通常不會造成未來世的投生。若想解脫生死輪迴，最好能行這種布施。
至於持戒，比丘應當遵守比丘戒；在家居士至少應當持守五戒。能夠終身謹慎地持戒是最好的；不時地違犯戒律則是不好的。在家居士若有適當的機緣，也應當持守八戒或九布薩支（navaïga-uposatha）。所謂「九布薩支」就是持守八戒時也修行慈心觀。這是《增支部．九法集》（Avguttara Nikàya, Navaka-Nipàta）裡記載的。持戒可以避免人遭受地獄的燒烤之苦。當戒行被禪定與觀智所圍繞時，這種戒行變得更殊勝與有力，更能避免人墮入地獄。如果能獲得聖者所喜之戒（ariyakanta- sãla），意即證得聖果，那麼就肯定不會再墮入地獄。
天論（sagga-kathà）是指談論天界的快樂、福報。我們無法衡量天界的快樂。如果你想要知道，你應當親自去那裡看。例如他們的宮殿非常華麗，以金、銀及各種珠寶建造而成，依照個人過去的業力而有不同。有些宮殿長寬各三由旬；有些乃至長寬各四十由旬（一由旬大約相當於十一公里）。
至於諸欲的過患，佛陀以種種方式加以講解。在《中部．哺多利經》（Majjhima Nikàya, Potaliya Sutta）中，佛陀舉出幾種譬喻來說明沉迷於欲樂的危險：一隻飢餓的狗無法因為啃沒有肉的骨頭而消除飢餓與虛弱；感官欲樂就好比是沒有肉的骨頭一樣。當一隻禿鷹口中叼著一塊肉而飛行時，牠會被其他群鷹攻啄與抓攫，因而導致死亡或遭受致命的痛苦；感官欲樂就好比是那塊肉一樣。當一個人握著熾燃的草紮火炬逆風而行時，他會被火炬焚燒而導致死亡或遭受致命的痛苦；感官欲樂就好比是那束火炬一樣。當一個人掉入充滿灼熱火炭的坑陷時，他會被灼燒而導致死亡或遭受致命的痛苦；感官欲樂就好比是那火炭坑一樣。一個人夢見可愛的花園，醒來之後則絲毫見不到那花園的跡象；感官欲樂就好比是夢一樣。一個人向別人借物品來使用，物主將物品要回去之後此人會感到很沮喪；感官欲樂就好比是借來的物品一樣。一個人爬上果樹去摘果實，當那棵果樹被人從根部砍斷而倒下來時，樹上的那個人會死亡或遭受致命的痛苦；感官欲樂就好比是那棵果樹一樣。因此，感官欲樂帶來許多痛苦與絕望；感官欲樂當中潛藏著很大的危險。這就是諸欲的過患。
在《中部．摩犍地耶經》（Majjhima Nikàya, Màgandiya Sutta）中，佛陀所舉的例子之一是：
「摩犍地耶，假設有一個痲瘋病患者，四肢長滿了膿瘡與水泡。由於被種種蟲所折磨，所以他用指甲將傷口上的痂疤抓下來，並且在火炭坑上烘烤自己的身體。他愈抓傷口上的痂疤、愈烘烤自己的身體，他身上的傷口就愈骯髒、愈發臭、愈受感染；然而在他抓自己身上傷口的時候，他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與享受。同樣地，摩犍地耶，未脫離感官享樂之欲的眾生，受到欲愛的折磨，受到欲熱的燒烤，卻仍然沉溺於感官享樂。這樣的眾生愈沉溺於感官享樂，他們的欲愛就愈強烈，他們就愈受到欲熱的燒烤；然而在他們沉溺於五欲之樂時，他們感到某種程度的滿足與享受。」
因此，感官欲樂的過患之一是它會使人沉迷得愈來愈深，無法自拔。最後只有趨向滅亡與遭受長久的惡道苦報。
佛陀在《六處相應．燃火之教經》（Saëàyatana Sa§yutta, âdittapariyàya Sutta）中談到執取塵相的危險。他說：
「諸比丘，即使被一支火紅的、燃燒的、熾烈的、灼熱的鐵釘刺穿眼根，仍然好過於執取眼根所對的色塵之相狀與特徵。因為如果心識繫縛於對那相狀或特徵的歡喜，而萬一此人在那一刻死亡的話，他就可能投生於二趣之一，即地獄或畜生道。由於見到這種危險，所以我如此說。」
然後佛陀以同樣的方式解釋執取聲音、氣味等的危險。此人之所以投生到地獄或畜生道的理由是：一生當中最後一個速行心──臨死速行心──會決定下一世的投生。如果由於愛欲或其他煩惱的緣故，使得不善的臨死速行心生起，死亡後他會投生於惡道。舉例而言，蘇巴瑪天神（Subrahma Deva）的五百位天女在享受天界的感官欲樂時死亡，死後投生於地獄。由於對感官享樂的愛欲，她們的臨死速行心是與貪相應的不善心。那成熟的不善業力引導她們到地獄，這種業稱為「近業」（àsanna-kamma），意即臨死時回憶起過去所造之業或臨死時所造之業。蘇巴瑪天神見到她們的不幸遭遇，並且發現自己在七天之後也將投生到同樣那個地獄，他感到非常憂慮。於是他帶著剩下的五百位天女來向佛陀求助。聽完佛陀的開示之後，他們全部證得須陀洹果，因此永遠免離墮入惡道的危險。從這裡，我們就可以了解諸欲的過患及脫離諸欲的重要性。
問61：阿羅漢是自了漢嗎？
答61：根據巴利文，阿羅漢──arahant──是由ari及hata這兩個字組成的。「ari」是敵人，意思是指煩惱。「hata」是殺。所以「阿羅漢」（arahant）意為殺敵，即殺死煩惱之意。是否要積極地幫助別人決定於阿羅漢自己的意願。大多數阿羅漢都很積極地幫助別人，如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有些阿羅漢則獨自住在森林裡，沒有積極地幫助別人，如憍陳如尊者。然而，即使是不積極幫助別人的阿羅漢也還是帶給別人很大的利益：當他們托缽時，供養食物給他們的施主獲得非常殊勝的功德。即使像憍陳如尊者住在森林時並不外出托缽，但是供養他食物的大象與天神都因而得到很殊勝的功德。
在佛陀的聖弟子當中，阿羅漢是最高的階位。我們所皈依的三寶之一就是佛陀的聖僧團。聖僧團由四對或八種出家聖眾所組成（即所謂四雙八輩）；換句話說就是達到四道與四果的四類聖者。這四類聖者就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如果將聖道與聖果分開來說時，這四類就分成八種。佛陀開示說這四類或八種聖者是世間的無上福田；而阿羅漢果聖者正是他們當中最高的一種。即使只是對阿羅漢表達恭敬或讚歎都已經得到很大的利益。因此，就算阿羅漢沒有積極地幫助別人，自然也已經在利益世間的眾生了；積極幫助別人的阿羅漢就更不用說了。
我想列舉阿羅漢積極地幫助他人及為眾生安樂而努力的例子：巴利聖典中有許多部經是舍利弗尊者（Venerable Sàriputta）所開示的，如《大象跡喻經》（Mahàhatthipadopama Sutta）。有時在他的一次開示當中，成千上百位聽眾證悟聖果。他教授了對禪修很重要的《無礙解道》（Pañisambhidàmagga）。當他托缽時，在每戶居士家門口他先站著入滅盡定（nirodha- samàpatti），出定後才接受食物。正是為了使施主能獲得崇高與殊勝的利益，所以他才如此做。
摩訶目犍連尊者（Venerable Mahàmoggallàna）往往會到天界去問諸天人是什麼善業造成他們投生天界。然後他回到人間，向眾人開示說如果他們想要生天，就應當奉行如此這般的善業。有時他到地獄去，問地獄的諸眾生是什麼惡業造成他們投生地獄。然後他回到人間，向眾人開示說如果他們不想投生地獄，就應當避免造作如此這般的惡業。如此，他使許多人捨離諸惡，奉行眾善。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尊者（Ven. Puõõa Mantànãputta）是善於說法第一的大弟子。他在許多場合開示佛法。由於他善巧的闡述，許多人因而證得聖果或在信心與修行方面獲得提昇。例如阿難尊者（Venerable ânanda）就是在聽聞富樓那尊者說法之後證得須陀洹果的。
摩訶迦旃延尊者（Venerable Mahàkaccàna）是將佛陀的簡要開示詳盡解釋第一的大弟子。他在偏僻的國家持續地弘法，使無數人獲得法益。他開示了《導論》（Nettippakaraõa），這是註解藏經的一部著作，詳盡地解釋幾部深奧的經，對佛教徒理解佛陀的教法有很大的幫助。
有一個非常要緊的重點我們必須謹記在心，那就是：阿羅漢弘揚佛法與延續佛法。這就是為什麼在佛陀般涅槃後二千五百多年的今天，我們還能聽聞與修行佛法的原因。關於這點，我想再稍加解釋：
最初的五比丘聽聞《無我相經》而證得阿羅漢果之後，耶舍（Yasa）與他的五十四位朋友也先後地出家，然後證得阿羅漢果。於是包括佛陀在內，世間有了六十一位阿羅漢。當時佛陀囑咐他們要四處遊方，弘揚佛法。佛陀說：
「諸比丘，我解脫了人、天的一切陷阱，你們也解脫了人、天的一切陷阱。去遊方，諸比丘！為了大眾的利益，為了大眾的安樂，出於對大眾的悲憫，為了諸天與人的利益、幸福與安樂，切勿兩個人同行在一條路上。諸比丘，開示初善、中善、後善，具足義理與文句的佛法，顯示圓滿具足的梵行。眾生當中有塵垢較淺的人，若沒有機緣聽聞佛法則會退墮，若聽聞了佛法則能了悟。」
於是，那些阿羅漢擔負起佛陀所交代的弘法任務，無論走到哪裡都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弘揚佛法。
從那時候開始，一代接一代的阿羅漢繼續弘法的重任；佛陀在世時是如此，佛陀般涅槃後亦然。第一次佛教聖典結集由摩訶迦葉尊者（Ven. Mahàkassapa）為首的五百位阿羅漢完成，第二次聖典結集由離婆多尊者（Ven. Revata）為首的七百位阿羅漢完成，第三次聖典結集由目犍連子帝須尊者（Ven. Moggaliputtatissa）為首的一千位阿羅漢完成，這些就是著名的例子。他們甚至不辭辛勞地將佛法弘揚到其他國家去。他們清淨的戒、定、慧不時地照耀世間，感動人們來皈依佛教。如果沒有他們持續不懈的努力，我們今天甚至連佛、法、僧的名稱都聽不到。他們為了利益眾生而做出的輝煌事蹟是記載不盡的；他們為了保護佛法而做出的寶貴貢獻是讚揚不盡的。了解了這些歷史的事實之後，你還會想要說阿羅漢是自了漢嗎？
事實上，批評聖者是不善業。如果不道歉的話，這種不善業會障礙你修行的進步。關於這一點，《清淨道論》裡記載如下的一個故事。
在古時候，有一次，有一位長老和一位年輕比丘進入村子托缽。來到第一戶人家時，他們各獲得一杓子的熱粥。當時長老因為胃中生風而感到胃部非常疼痛，他心裡想：「這粥對我有利益，我應該在它還未冷卻之前喝了。」居士們就拿了一張木凳到門外。長老坐下來喝粥。年輕比丘看了感到厭惡，而說：「這老人被他的飢餓擊敗了，竟然做出他應該感到羞恥的事。」
長老托完缽回到寺院時問年輕比丘說：
「賢者，在佛陀的教法中你有了什麼立足處嗎？」
「有的，尊者，我是須陀洹。」
「賢者，那麼你就不必再為證悟更高的聖道努力了，因為你冒犯了漏盡者。」
當時那位年輕比丘立刻向長老請求原諒，因而去除了由於冒犯聖者導致不能證悟更高聖道的障礙。
若有人批評聖者又不道歉，他就不能在那一世證悟任何道果；若果位較低的聖者批評果位較高的聖者又不道歉，他就不能在那一世證悟更高層次的道果。其實批評任何人都是不好的，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那人是不是聖者。最好是止息自己內心的煩惱，而不要去挑剔別人。

當你批評阿羅漢是自了漢時，你不但抹殺了他們對佛教有重大貢獻的史實，而且對你自己的解脫製造了障礙。為了你長遠的利益著想，我想建議你捨棄這種錯誤的想法。
� 中譯按：慈心解脫就是慈心禪那。


� 編按：這是錯誤的見解，欲界天神及多數的色界梵天神（即除了無想有情天的梵天神）都能夠聽聞佛法且證悟聖道果。佛陀開示《轉法輪經》時，人間只有憍陳如尊者一人證悟，但卻有無數的天神證悟。《相應部．俱偈品》的整篇「天神相應」就是記載諸天神與佛陀討論佛法。


八個不幸時期是：一、生於地獄；二、生於畜生道；三、生於餓鬼道；四、生於無想有情天及無色界；五、生於遙遠的部落；六、生為一個持有「定邪見」之人；七、生為五根不具足之人；八、生於沒有佛陀出世的時期。關於這八個不幸時期，請參考《增支部‧八集》或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編著的《南傳菩薩道》上冊．頁24-26。


� 編按：在迦葉佛時代，他是一位不持金錢的瓦匠。請參考《中部．瓦匠經》（Majjhima Nikàya, Ghañãkàra Sutta）經81。


� 編按：在佛法的教化期之外，人們沒有這種知識，不知道可以從自己所證得的各種禪那當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一個，而投生到與該禪那相符的界。舉例而言，預言悉達多太子會成佛的阿須陀隱士就不懂這一點，因此死後投生到非想非非想處，遭遇錯失證悟的機會的重大損失。


� 編按：無因者（ahetuka）的結生心（一生中的第一個心）沒有無貪、無瞋與無痴這三個因。二因者（dvihetuka）的結生心則有無貪與無瞋這兩個因，但沒有無痴這個因。無因者與二因者都不可能證得禪那或道果。


� 關於心、心所與色的分類圖表，請參見本書後面的「附錄」。


� 慧地是指蘊（khandha）、處（àyatana）、界（dhàtu）、根（måla）、諦（sacca）與緣起（pañiccasamuppàda）。


� 編按：有二十六種心是凡夫看不到的，即八個出世間心，以及阿羅漢才有的一個生笑心、八個欲界唯作心、五個色界唯作心與四個無色界唯作心。


� 編按：在此，「立處」是含義是一個宗教的根本教義。


� 編按：那些人可能是引用《法句經》的第372首偈：「無慧者無定，無定者亦無慧。具足定慧兩者之人，真的已近涅槃。」


� 他們事先食用施主要供養佛陀與僧團的食物，此行為屬於偷盜的一種。這與廚師為了知道鹹淡而品嚐食物的情況不同：了解食物的鹼淡是廚師的職責，為了此目的而品嚐不算犯戒。這必須分辨清楚。





